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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目 从 十 八 罗 加 入 章 命 队伍 ， 就 是 想 把 草 命 干 成 功 ， 没 有 任何 别 
的 考虑 ， 经 历 也 古 艰 难 的 就 是 了 。 我 一 九 二 七 年 从 苏联 回国 ， 年 改 玖 
当中 共 中 央 秘 书 长 ， 二 十 三 图 ， 谈 不 上 能 力 ， 谈 不 上 知识 ,但 也 可 以 
干 下 去 。 二 十 五 岁 领 导 了 ) 西 特色 起 义 ， 建立 了 红 七 军 。 从 那 时 开始 
干 军 事 这 一 行 ， 一 直到 解放 战争 结束 。 建 国 以 后 我 的 情况 你 们 束 清 楚 
了 ， 也 做 了 大 家 ， 也 住 了 “ 牛 棚 ”。 你 问 我 觉得 最 高 兴 的 是 什么 ? 最 痛 
天 的 是 什么 ? 在 我 一 生 中 ， 最 高 兴 的 是 解放 战争 的 三 年 。 那 时 我 们 的 
痛 备 很 锤 ， 却 都 在 打 胜仗 ， 这 些 胜利 是 在 以 弱 对 强 、 以 少 对 多 的 情况 
下 取得 的 。 建 国 以 后 ， 成 功 的 地 方 我 都 高 兴 。 有 些 失 误 ， 我 也 有 和 贡 
任 ， 因 为 我 不 是 下 级 干部 ， 而 是 领导 干部 ， 从 一 九 五 六 年 起 我 束 当 忌 
书记 。 那 时 候 我 们 中 国 挂 七 个 人 的 像 ， 我 算是 一 个 。 所 以 ， 在 "文化 大 
音 命 "前 ， 工 作 搞 对 的 有 我 的 份 ， 搞 错 的 也 有 我 的 份 ， 不 能 把 那 时 候 的 
失误 都 归于 毛 主席 。 至 于 “文化 大 时 命 "， 那 是 另外 一 回 事 。 我 一 生 最 
痛 否 的 当然 是 “文化 大 间 命 ”的 时 候 。 其 实 即使 在 那个 处 境 ， 也 总 相信 
问题 是 能 够 解决 的 。 前 几 年 外 国 朋友 问 我 为 什么 能 度 过 那个 时 期 ， 我 
说 没有 别 的 ， 就 是 乐观 主义 。 所 以 ， 我 现在 映 体 还 可 以 。 如 有 果 天 天 发 
&, HPSAUI? 粉碎 < 四 人 帮 ” 以 后 ， 我 出 来 工作 ， 从 一 九 七 七 年 到 
现在 是 七 年 ， 我 相信 没有 犯 大 错误 。 但 究竟 怎样 ， 让 历史 去 评价 吧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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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我 ) 生 于 一 九 o 四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(农历 ， 学 生 ， 父 业 教 育 。 

(我 ) 生 于 一 九 o 四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(农历; ， 学 生 ， 父 业 教育 ， 
同时 又 是 军政 界 中 人 ， 同 时 又 是 一 个 小 地 主 。( 

我 的 家 庭 经 济 地 位 是 一 个 将 破产 的 小 资产 阶级 的 地 位 。 我 的 父亲 
征 一 个 小 官 优 ， 是 进步 党 的 和 党员， 民国 三 年 我 的 父亲 曾 任 四 川 广安 县 
警卫 总 办 ， 所 以 家 庭 当 时 的 生活 可 谓 丰 满 已 极 ， 其 后 进步 党 的 势力 在 
四 川 大 失败 ， 于 有 是 我 的 父亲 你 随 之 下 人 台 ， 逃 难 在 外 约 七 八 年 之 久 ， 因 
之 ， 家 性 的 经 济 亦 随 之 而 逐渐 破产 ， 直 到 现在 ， 仍 然 继 续 处 在 逐渐 破 
产 的 命运 ， 不 过 现时 中 国 军 

六 的 势力 还 存在 ， 小 官 你 还 有 依附 军 立 剥 地 皮 的 可 能 ， 所 以 ,我 
的 家 性 在 现在 的 生活 可 算是 没有 什么 问题 。 

我 的 家 星 除 了 我 的 父 杀 去 捧 军 滴 剥 地 反 得 来 的 昊 钞 可 以 补助 家 几 
的 需 用 外 ， 还 有 每 年 几 十 石 租 及 几 万 株 桑 的 收入 。 本 来 ,这样 的 收 
入 ， 如 末 过 很 俭 约 的 生活 ， 是 很 够 了 的 ， 不 过 我 的 父亲 每 每 总 要 闸 官 
派 ， 以 致 家 庭 的 经 济 往 往 发 生 困 难 。 不 过 我 两 个 兄弟 的 学 费 是 不 发 生 
问题 的 。 至 于 我 对 于 家 性 的 关系， 以 及 家 性 对 于 我 的 情感 也 可 以 说 一 
说 。 我 从 母 胎 验 下 来 直到 我 十 六 岁 出 国 时 的 生活 都 是 过 的 很 目 由 很 丰 
语 的 生活 一 一 贯 公子 的 生活 ， 我 的 父母 之 爱 我 犹如 宝贝 一 般 。 因 为 我 
目 幼 时 资质 就 顾 聪 明 ， 他 们 的 爱 我 ， 目 然 是 对 我 有 很 大 的 布 望 ， 布 望 
我 将 来 能 够 做 官 发 财 ， 光 兆 门 妊 ， 改 换 依 未。 其 后 ， 我 到 了 法 国 ， 我 
的 环境 使 我 发 生 了 退 婚 的 念头 ， 尤 其 是 我 加 入 了 共产 主义 的 团体 后 ， 
此 念 愈 决 。 原 来 我 在 一 岁 的 时 候 ， 我 的 父母 为 得 要 想 早 日 养 得 由 儿 ， 
为 要 实行 “孔子 云 不 地 有 三 无 后 为 大 ”的 格言 ， 所 以 在 我 不 知 不 觉 中 玖 
给 我 定 了 一 位 地 主 唐 家 的 女儿 。 我 到 法 国 后 ,“ 目 由 恋爱 ”的 呼声 ， 充 
满 了 我 的 耳 或 ， 触 发 了 我 的 心事 ， 于 是 我 决定 写 信 回 家 退 婚 了 ， 不 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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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 信 回 我 的 父母 请 求 退 婚 。 不 两 月 ， 父 杀 的 回信 到 了 ， 大 当 我 这 种 行 
为 是 不 孝 ， 是 大 逆 ， 并 且说 “ 倘 夏 意 违 抛 ， 家 帮 与 汝 从 此 脱离 天 系 任 其 
所 为 可 也 ?的 个 把 话 来 。 我 怎么 办 昵 ? 当然 ， 只 有 两 条 路 : 一 是 受 家 寿 
的 软化 ， 一 是 与 家 性 脱离 关系 。 于 是 义 写 了 一 封 回 去 ， 坚 持 退 婚 的 主 
张 ， 结 果 ， 他 们 以 后 的 来 信 ， 也 不 说 脱离 关系 的 话 了 ， 也 不 提 太 退 婚 
的 事 了 。 最 近 几 月 人 简直 没有 通信 了 。 人 至 于 我 以 后 呢 ， 也 不 写 信 问 家 去 
正式 脱离 关系 ， 不 过 以 后 我 对 于 家 慰 ， 实 际 上 可 说 是 已 经 脱离 了 关系 
7 =) 

QD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学 习 期 间 撰写 的 自传 。 

附 : 

邓 坚 (邓小平 胞 第 ) 谈 家 世 

我 们 家 是 个 小 地 主 ， 破 落地 主 ， 只 有 四 十 亩 地 。 四 十 再 土地 ， 在 
我 们 那里 叫 两 百 挑 。 父 亲 长 期 在 重庆 不 回来 ， 家 里 很 困难 ， 经 常 欠 
页 。 父 杀 过 去 在 成 都 念书 ， 也 担任 过 县 联防 团 长 、 乡 联 保 主 任 等 地 方 
小 官 。 他 属 旧 社会 的 人 ， 有 旧 社 会 的 一 些 坏 东西 ， 坏 作风 。 但 他 对 旧 
社会 不 满 ， 对 我 们 兄 第 俩 参加 章 命 ， 一直 采 取 文 持 、 拥 护 的 态度 ， 从 
来 没有 反对 过 。 我 们 这 个 家 

的 组 成 是 比较 复杂 的 ， 我 母亲 生 了 五 个 孩子 : 老大 是 大 姐 ， 叫 邓 
先烈 ， 老 二 束 是 邓小平 ， 在 男孩 子 中 排行 老大 ， 我 们 都 称 他 大 哥 。 接 
下 来 现 是 我 二 姐 ， 邓 人 小平 走 后 不 久 她 束 死 了 。 再 下 来 殉 是 我 ， 一 九 一 
一 年 出 生 ， 行 称 老 二 。 再 下 来 是 我 三 弟 ， 叫 邓 蜀 屏 ， 解 放 后 到 重庆 上 
草 大 ， 后 到 贵州 地 方 工作 , “文化 大 半 命 "中 被 殖 死 了 。 

我 的 母亲 生 了 我 们 五 个 孩子 ， 同 时 要 承担 全 家 里 里 外 外 的 索 重 事 
务 ， 得 了 站 病 ， 吐 血 ， 一 九 二 四 年 左右 束 去 世 了 。 父 杀 找 了 继母 ， 生 
了 老 四 ， 叫 邓 先 清 ， 在 成 都 工作 。 第 二 个 继母 夏 伯 根 ， 原 来 丈夫 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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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。 夏 到 我 家 又 生 了 两 个 女孩 :一 个 死 了 ， 一 个 十 邓 先 群 。 

夏 伯 根 ， 劳 动 家 星 出 映 ， 很 能 干 ， 映 体 也 很 好 ， 她 跟 我 大 姐 的 年 
龄 莽 不 多 。 她 任 劳 任 纺 ， 大 哥 家 的 几 个 孩子 她 都 带 过 ， 后 来 义 到 江西 
得 了 三 年 。 她 会 做 四 川 泡 瑟 ， 大 哥 喜 欢 吃 。 大 哥 家 十 儿 口 人 吃饭 ， 四 
HA, ERIZREAME, ANNE, BT RFRNT LTR 
于 都 很 喜欢 她 ， 她 也 离 不 开 孩 子 们 ， 她 对 邓 家 是 有 功 的 ， 作 出 了 很 大 
页 献 。 

我 们 曾祖 父 、 祖 父 、 父 杀 三 代 都 是 单传 ， 到 我 们 这 一 代 才 发 展 起 
来 。 常 到 邓小平 家 的 是 邓 先 天 、 邓 先 群 两 姐妹 ， 因 为 她 们 的 母 杀 夏 伯 
根 还 在 ， 经 常 去 看 母亲 。 员 ) 
QD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学 习 期 间 撰 写 的 个 人 简历 。 
QD《 话 说 邓小平 》，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2 004 年 8 月 出 版 ， 第 3 一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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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曾 在 法 国 示 过 五 年 半 ， 在 工厂 做 工 近 四 年 .….. 这 样 的 生活 使 我 
接受 了 马克 思 主 义 。 

(我 ， 受 过 中 等 教育 。 人 至 于 思想 的 变迁 亦 其 简单 ， 我 十 六 岁 以 前 
在 中 国 ， 小 孩子 当然 无 思想 可 言 ， 及 到 法 国 后 ， 受 了 经 济 的 压迫 ， 致 
不 得 不 转 到 工厂 作 工 ， 变 成 了 工钱 劳动 者 。 

生活 的 痛 百 ， 资 本 家 的 走狗 一 一 工头 的 辱 妃 ， 使 我 直接 或 间接 地 
受 了 很 大 的 影响 。 最 初 两 年 对 资本 主义 社会 的 罪恶 虽 略 有 感觉 ， 然 以 
生活 浪 淄 之 故 ， 不 能 有 个 深刻 的 觉 避 ， 其 后 ， 一 方面 接受 了 一 点 关于 
社会 主义 尤其 是 共产 主义 的 知识 ， 一 方面 勾 受 了 已 觉 恒 的 分 子 的 宣 
传 ， 同 时 再 加 上 切 吴 的 痛 癌 ， 于 是 关于 一 九 二 三 年 加 入 了 “中 国共 产 主 
义 青年 团 旅 欧 区 ”*。 总 上 所 说 ， 我 从 来 束 林 受过 其 他 思想 的 浸入 ， 一直 
器 是 相当 共产 主义 的 。 

一 九 二 五 年 四 月 入 先 一 一 在 法 国 “中 国共 产 先 旅 欧文 部 ”。 

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入 团 一 一 在 法 国 “中 国共 产 主义 青年 团 旅 欧 区 ”。 

在 法 国 ， 曾 人 过 团 ， 在 党 中 曾 任 过 组 书记 〈 旅 欧文 部 之 下 ) 即 支 
部 候补 委员 。 在 青年 团 中 亦 曾 作 过 相当 的 工作 。( 

到 法 国 ， 听 先 到 法 国 的 勤工俭学 生 的 介绍 ， 知 道 那 时 已 在 第 一 次 
世界 大 战 后 的 两 年 ， 所 需 劳 动力 已 不 似 大 战 期 间 〈 即 创办 勤工俭学 期 
间 ) 那样 紧迫 ， 找 工作 已 不 大 容易 ， 工 资 也 不 高 ， 用 勤 工 方法 来 俭 
学 ， 已 不 可 能 。 随 着 我 们 目 己 的 切 映 体验 ， 也 证 明了 确 是 这 样 ， 做 工 
所 得 ， 糊 口 都 困难 ， 哪 还 能 读书 进 学 党 呢 。 于 是 那些 “工业 救国 "”、“ 学 
所 本 事 ” 等 等 4J 想 ， 变 成 了 泡影 。(Q) 

我 也 是 一 个 工人 ,一 九 二 o 年 在 法 国 当 工人 ， 那 时 才 十 六 岁 。 当 
时 是 勤工俭学 。 勤 工 束 是 劳动 ， 想 挣 一 点 钱 上 学 。 但 这 个 目标 没有 实 
现 。 我 在 法 国 采 了 五 年 半 ， 其 中 在 工厂 劳动 了 四 年 ， 干 重 体力 劳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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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处 ， 这 样 的 生活 使 我 接受 了 马克 思 主 义 。G@) 

中 国人 对 法 国有 特殊 感情 ， 这 有 历史 渊源 。 中 国共 产 党 的 第 一 批 
创始 人 中 有 相当 数量 的 人 在 法 国 受过 教育 ， 这 包括 社会 知识 的 教育 。 
我 曾 在 法 国 示 过 五 年 半 ， 在 工厂 做 工 近 四 年 。 我 同 工 人 关系 很 好 ， 但 
你 们 的 资本 家 也 教训 了 我 ， 使 我 和 我 们 这 批 人 受到 教育 ， 走 上 了 共产 
主义 道路 ， 信 和 仰 马列 主义 。GD 

我 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加 入 中 国共 产 主义 青年 团 旅 网 区 后 ， 我 曾 在 B 
ogon ( 现 译 为 巴 耶 ) 支部 任 了 两 届 宣 传 干事 ， 同 时 受 了 团体 的 命令 与 
传 烈 同 志 为 华工 会 办 理工 人 旬 报 。 一 九 二 三 年 原因 执行 委员 会 书记 部 
需 人 作 事 ， 我 送 向 工厂 请 假 ， 一 月 到 书记 部 工作 。 

一 九 二 四 年 八 月 ， 旅 欧 区 第 五 届 代 表 大 会 被 选 为 区 执行 委员 会 委 
员 ， 在 书记 局 担任 财政 及 行政 的 工作 。 

一 九 二 五 年 初 第 六 届 代 表 大 会 后 ， 我 又 到 里 昂 作 工 ， 后 任 宣传 部 
副 主 任 ， 并 任 青年 团 里 昂 文 部 训练 干事 。 有 十 年 四 月 我 又 由 中 国共 产 党 
旅 欧 文部 的 争取 入 党 ， 并 任 党 的 里 昂 小 组 组 书记 。 六 月 初 ， 因 在 巴黎 
的 负责 同志 为 反 帝 国 主义 运动 而 多 被 驱逐 ， 和 党 的 书记 肖 朴 生 同 志 曾 来 
急 份 通告 ， 并 指定 我 为 里 昂 克 鲁 梭 一 市 的 特别 委员 ， 负 责 指 导 里 昂 殉 
鲁 梭 一 市 的 一 切 工 作 。 当 时 我 们 与 巴黎 的 消息 异常 隔绝 ， 只 知道 团体 
已 无 中 央 组 织 了 ， 进 行 必 甚 困难 ， 同 时 又 因 其 他 同志 的 催促 ， 我 便 决 
然 辞 工 到 巴黎 为 团体 努力 工作 了 。 到 巴 后 ， 朴 生 同志 尚未 被 逐 。 于 是 
商议 组 织 临 时 执行 委员 会 ， 不 久 便 又 改 为 非常 执行 委员 会 ， 我 均 被 任 
为 委员 。 同 时 又 继续 进行 行动 委员 会 的 反 帝 国 主义 工作 ， 我 又 被 团体 
指定 为 行动 委员 会 中 方 书记 。 

一 九 二 五 年 八 月 第 七 届 大 会 我 又 被 选 为 区 执行 委员 ， 同 时 又 为 中 
国 国民 党 驻 法 总 文部 监察 委员 会 书记 ， 负 责 ( 国 ) 民 党 一 切 工作 ， 这 
也 是 团体 指定 的 。 

一 九 二 五 年 底 第 八 届 大 会 后 我 便 设 法 来 此 了 。 


DI ER ERSTER SENT > OD 

我 在 法 国 的 五 年 零 两 个 月 期 间 ， 前 后 做 工 约 四 年 左右 (其 余 一 年 
左右 在 党 团 机 关 工 作 ) 。 从 自己 的 劳动 生活 中 ， 在 先进 同学 的 影响 和 
帮助 下 ， 在 法 国 工 人 运动 的 影响 下 ， 我 的 思想 也 开始 变化 ， 开 始 接触 
一 些 马 殉 思 主义 的 书籍 ， 参 加 一 些 中 国人 的 和 法 国人 的 宣传 共产 主义 
的 集会 ， 有 了 参加 单 命 组 织 的 要 求 和 层 望 ， 终 于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夏季 被 
吸收 为 中 国 社会 主义 青 

年 团 的 成 员 。 我 的 入 团 介绍 人 是 省 材 生 、 汪 泽 楷 两 人 。 

ER: SEHE ASAHFARN, RIEHELZENIIN - © 

RKIAHFEN, EMNKAUH- EINE, EHESTEN 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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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在 《 赤 光 》 上 写 了 不 少 文章 ， 用 好 几 个 名 字 发 表 。 那 些 文章 根 
本 说 不 上 思想 ， 只 不 过 吏 是 要 国民 早 命 ， 同 国民 党 右派 斗争 ， 同 曾 
琦 、 李 弄 他 们 斗争 。CD 

我 们 那 时 候 〈 指 ?法 国 一 一 编著 ) 生活 很 苗 ， 职 业 化 以 后 生活 来 源 
征 公家 ， 但 只 能 吃 点 面包 、 煮 点 面条 。 我 们 那 时 候 的 人 不 搞 终 喘 制 ， 
不 在 乎 地 位 ， 没 有 地 位 的 观念 。 比 如 说 ， 在 法 国 赵 世 炎 比 周恩来 地 位 
高 ， 周 恩 来 比 陈 延 年 地 位 高 ， 但 回国 以 后 陈 延 年 的 职位 最 高 。 陈 延 年 
确实 能 干 ， 他 反对 他 老子 (陈独秀) ， 见 解 也 比 别 人 高 ， 他 的 牺牲 很 
可 惜 。 赵 世 炎 回国 后 工作 在 他 们 之 下 ， 并 不 在 乎 。 大 家 都 不 在 乎 地 
位 ， 没 有 那些 观念 ， 就 是 干草 命 。 这 是 早期 共产 党 员 的 特点 。 

那个 时 候 能 够 加 入 共产 党 束 不 容易 。 在 那个 年 代 ， 加 入 共产 党 二 
多 大 的 事 呀 ! 真正 叫做 把 一 切 交 给 党 了 ， 什 么 东西 都 区 了 1! 中 

我 在 法 国 采 了 五 年 多 ， 一 九 二 五 年 底 离开 。 五 十 年 后 再 去 ， 感 到 
法 国 变样 了 。 我 问 了 和 警察， 我 原来 在 巴黎 住 的 地 方 已 经 找 不 到 了 ,是 
在 意大利 广场 。 我 看 到 法 国 的 农村 也 变 了 ， 我 喜欢 你 们 过 去 的 农村 ， 
很 漂亮 。 


对 中 国 的 责任 ， 我 已 经 交卷 了 ， 就 看 你 们 的 了 。 我 十 六 岁 时 还 没 
有 你 们 的 文化 水 平 ， 没 有 你 们 那么 多 的 现代 知识 ， 是 靠 自 己 学 ， 在 实 
际 工 作 中 学 ， 自 己 锻 炼 出 来 的 ， 十 六 七 岁 就 上 台 演 讲 。 在 法 国 一 呆 就 
是 五 年 ， 那 时 话 都 不 懂 ， 还 不 是 靠 锻炼 。 你 们 要 学 点 本 事 为 国家 做 贡 
献 。 大 本 事 没 有 ， 人 小 本 事 、 中 本 事 总 要 靠 自 己 去 锻炼 。@) 

QD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学 习 期 间 撰写 的 个 人 简历 。 

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199 3 年 8 
月 版 , 第 8 2 页 。 

1 9 8 5 年 4 月 2 4 日 邓小平 会 见 欧 文 : 比 伯 率领 的 美国 联合 汽 
车 工人 工会 代表 团 和 威廉 : 温 皮 辛 格 率领 的 美国 工会 领导 人 访 华 团 时 的 
谈话 。 

Q)1985 年 8 月 3 1 日 邓小平 会 见 法 国 对 外 关系 部 部 长 罗 朗 : 迪 
马 时 的 谈话 。 

QD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学 习 期 间 撰写 的 自传 。 

QQ 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第 111 页 。 

1980 年 2 月 5 日 邓小平 同 胡 焰 邦 、 胡 乔木 、 邓 力 群 谈 对 

《中 国共 产 党 章程 (修改 草案 ) 》 二 月 三 日 稿 的 意见 。 

GO 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第 118、119 页 。 

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第 138、139 页 。 

@1987 年 5 月 5 日 邓小平 会 见 法 国外 交 部 部 长 让 -贝尔 纳 - 雷 蒙 时 的 
谈话 。 


@1993 年 1 月 3 日 邓小平 给 让 蕴 们 的 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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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 坚 谈 邓 小 平 留 法 勤工俭学 的 情况 

一 九 一 九 年 下 半年 ， 大 哥 已 在 念 中 学 了 ， 由 于 到 了 很 多 俩 ， 我 父 
亲 长 期 不 在 家 ， 上 学 交 学 费 都 很 困难 。 当 时 吴 玉 章 几 个 人 创办 留 法 勤 
工 俭 学 预备 学 校 ， 我 的 父亲 在 重庆 知道 这 个 事情 以 后 ， 束 写 信 回 家 ， 
要 他 去 读 留 法 预备 班 ， 准 备 到 法 国 勤工俭学 。 我 父亲 呢 ， 极 力主 张 ， 
我 母亲 舍不得 ， 不 赞成 。 大 哥 很 愿意 去 ， 加 上 和 家境 困 难 ， 听 说 能 出 去 
留洋 ， 也 都 做 母亲 的 工作 ， 家 里 还 有 一 场 争 论 ， 他 束 跟 母亲 又 讲 道 
理 ， 又 和 争论。 最 后 还 是 说 服 了 母亲 ， 同 意 了 ， 母 亲征 很 勉强 同意 的 。 
我 那 时 只 有 几 多 嘛 ， 但 是 他 走 的 那个 情景 ， 我 知道 。 家 里 都 集中 啊 ， 
欢送 他 嘛 ， 然 后 他 吏 很 简单 地 走 了 。 行 李 ， 那 个 时 候 ， 四 川 农村 出 个 
门 ， 背 个 包 窝 ， 里 面 有 几 件 换洗 衣服 束 行 了 。 我 们 家 离 重 庆 还 有 二 百 
za zz Jaollae 

大 哥 到 重庆 读书 ， 在 重庆 念 了 一 年 多 一 点 ， 束 动 喘 去 法 国 。 同 行 
的 有 三 人 ， 一 个 邓小平 本 人 ， 一 个 叫 邓 绍 圣 ， 是 我 们 的 堂 叔 ， 我 们 称 
他 “ 么 琐 *"， 男 一 个 是 远亲 胡 伦 ( 胡 明 德 ) 。 这 几 个 人 既是 同 县 (广安 
县 ) 人 ， 又 是 同乡 MRS) 人 ， 又 是 有 些 亲 不 关系 的 ， 家 里 人 还 比 
较 放 心 些 。 走 的 时 候 ， 大 哥 年 龄 很 小 ， 只 有 十 六 图 。 我 记得 走 前 ， 他 
由 重庆 回 到 家 里 看 了 看 。 

我 当时 还 很 小 ， 只 有 八 九 岁 。 他 走时 家 里 借 了 一 笔 钱 。 

我 清楚 地 记得 ， 他 去 法 国 两 年 后 ， 家 中 突然 收 到 他 从 法 国 寄 来 的 
一 封 长 信 ， 内 容 是 说 他 参加 草 命 了 ， 参 加 了 什么 草 命 组 织 ， 要 为 国家 
富强 ， 为 天 下 穷苦 人 翻 号 解 放 而 努力 ， 不 能 回 家 了 。 从 事 早 命 活动 就 
不 能 回 家 了 ， 他 融 把 这 个 事情 告诉 了 家 里 。 当 然 ， 家 里 嘛 ， 父 母 特 别 
征 我 的 母 杀 很 着 急 ， 很 伤心 的 。 我 的 母亲 非 彰 爱 邓小平 。 她 站 那个 旧 
社会 的 妇女 哪 。 邓 小 平 是 长 子 ， 和 母亲 当时 维持 那个 家 性 是 很 困难 的 ， 


她 就 很 希望 邓小平 长 大 了 以 后 ， 来 管理 家 事 ， 就 盼望 他 回 家 来 。 旧 社 
会 嘛 ,老太婆 嘛 ， 和 希望 他 回 家 。 这 一 下 子 不 能 回 家 了 。 

他 在 信 中 提出 两 个 要 求 : 一 是 从 此 不 能 回 家 ， 也 不 能 照顾 家 了 
二 是 要 求 废 除 旧式 婚约 。 当 时 四 川 农村 很 兴 娃 娃 亲 ， 他 很 小 就 跟 一 个 
姓 唐 的 家 庭 订 了 娃娃 亲 。 他 来 信 提 出 这 两 条 是 理所当然 的 。 可 是 母亲 
和 急 得 要 死 ， 和 急 出 病 来 了 。 大 儿子 不 能 回来 ， 不 能 见面 了 ， 从 此 一 直 发 
病 ， 过 了 大 约 两 年 多 就 吐血 死 了 。 唐 家 也 很 着 急 ， 后 来 慢 慢 说 通 了 ， 
那个 姓 唐 的 女孩 子 ， 我 见 

过 ， 很 老实 ， 在 我 家 呆 过 一 年 多 ， 她 后 来 也 同意 出 嫁 。 她 出 嫁 ， 
由 我 们 邓 家 办 全 嫁妆 ， 是 作为 邓 家 的 女儿 嫁 出 去 的 。 

大 可 在 法 国 参加 革命 后 ， 曾 在 赵 世 炎 、 周 恩 来 指导 下 办 过 一 份 杂 
志 叫 《 赤 光 》。 他 经 常 往 家 里 邮寄 ， 寄 了 有 七 八 期 。 我 参加 革命 ， 我 
的 思想 是 受 他 的 影响 ， 我 当时 才 十 几 岁 ， 还 念 小 学 ， 什 么 都 不 懂 ， 只 
看 到 封面 有 光 身 子 小 了 该， 里 面 内 容 看 不 太 懂 ， 当 时 政府 也 不 懂 ， 也 不 
管 ， 我 就 存放 在 家 里 。 到 我 念 初中 后 ， 逐 步 看 懂 了 ， 什 么 帝国 主义 侵 
BHBAN FR 

政府 、 剥 削 被 剥削 、 苏 维 埃 、 人 人 和 平等、 为 穷苦 人 民 谋 利益 等 。 

一 九 二 九 年 我 在 家 乡 上 中 学 ， 高 中 时 代 ， 我 在 南充 。 一 九 三 o 年 
我 到 成 都 ， 一 九 三 一 年 春 赴 上 海 去 上 大 学 。 我 由 “赤色 群众 ”逐步 走 上 
革命 道路 ， 最 早 最 初 受 的 革命 思想 影响 ， 就 是 大 哥 寄 回 的 《 赤 光 》 灯 
志 。Q) 

@ 《话说 邓小平 》, 第 5 一 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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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

我 来 莫 的 时 候 ， 便 已 打 定 主意 ， 更 坚决 地 把 我 的 身子 交 给 我 们 的 
党 ， 交 给 本 阶级 。 

我 们 那 时 在 法 国 是 一 批 一 批 去 莫斯科 的 ， 我 算是 第 一 批 。 当 时 我 
们 在 法 国 的 和 党员 

有 三 百 多 人 ， 大 体 上 有 二 百 多 人 到 莫斯科 中 大 。( 

我 没有 访问 过 你 们 那里 ， 但 是 我 去 过 你 们 那里 。 那 是 一 九 二 五 
年 ， 从 巴黎 经 过 柏林 ， 住 了 一 个 星期 ， 受 到 德国 党 非常 热情 的 照顾 。 
二 十 几 个 同志 分 住 在 德国 同志 家 里 。 当 时 德国 

工人 生活 很 困难 ， 德 国 同 志 夫 妇 只 有 一 个 房间 ， 让 我 们 睡 床 上 ， 
他 们 睡 地 板 ， 把 最 好 的 东西 给 我 们 吃 ， 真 是 共产 主义 者 、 国 际 主义 
者 。 除 了 参观 ， 还 专门 请 我 们 看 了 红色 赤 卫 队 的 训练 。 所 以 ， 我 对 德 
国共 产 党 不 生 琉 。 那 个 时 候 我 们 从 接触 中 了 解 到 ， 德 国 党 对 中 国 早 命 
抱 有 很 大 的 热情 。 我 们 两 党 、 两 国 工人 阶级 、 两 国人 民 声 妃 相通 ， 历 
史 很 久 。 我 们 要 相互 关心 ， 发 扬 

那个 时 代 的 友谊 。CD 

我 过 去 在 西欧 团体 工作 时 ， 每 每 感到 能 力 的 不 足 ， 以 致 往往 发 生 
错误 ， 因 此 我 便 早 有 来 俄 学 习 的 决心 。 不 过 因为 经 济 的 困难 ， 使 我 不 
能 如 愿 以 偿 。 现 在 我 来 此 了 ， 我 便 要 开始 学 习 活动 能 力 的 工作 。 

我 更 感觉 到 而 且 大 家 都 感觉 到 我 对 于 共产 主义 的 研究 太 粗 浅 。 列 
守 说 :“ 没 有 章 命 的 理论 ， 便 没有 革命 的 行动 ， 要 有 章 命 的 行动 ， 终 能 
证 验 出 革命 的 理论 。” 由 此 方 知 ， 革 命 的 理论 于 我 们 共产 主义 者 所 必须 
的 。 所 以 ， 我 能 留 俄 一 天 ， 我 便 要 努力 研究 一 天 ， 务 使 目 己 对 于 共产 
主义 有 一 个 相当 的 认识 。 

我 还 党 得， 我 们 东方 的 青年 ， 目 由 意志 顾 沉 浓厚， 而 且 思 想 行动 
亦 很 难 系统 化 ， 这 实 对 我 们 将 来 的 工作 大 有 妨碍 ， 所 以 ， 我 来 俄 的 志 


愿 ， 尤 其 是 要 来 受 铁 的 纪律 的 训练 ， 共 产 主义 的 洗礼 ， 使 我 的 思想 行 
动 都 成 为 一 贯 的 共产 主义 化 。 

我 来 莫 的 时 候 ， 便 已 打 定 主意 ， 更 坚决 地 把 我 的 身子 交 给 我 们 的 
党 ， 交 给 本 阶级 。 从 此 以 后 ， 我 愿意 绝对 地 受 党 的 训练 ， 听 和 洛 的 指 
挥 ， 始 终 为 无 产 阶级 的 利益 而 和 争斗。 

我 来 此 虽 不 久 ， 团 体 对 我 已 有 很 正确 的 批评 ， 使 我 知道 目 己 的 缺 
态 ， 癌 着 目 新 的 路 上 走 去 ， 疝 着 使 我 成 束 一 个 真正 的 共产 芝 员 的 路 上 
走 去 。 我 已 有 在 我 的 错误 中 去 改 我 的 错误 的 决心 ， 使 目 己 得 到 进步 。 
® 


@81983 年 10 月 21 日 邓小平 会 见 高 理 文 、 罗 亚 南 夫妇 时 的 谈话 。 

@1986 年 10 月 23 日 邓小平 会 见 德国 统一 社会 党 中 央 总 书记 、 德 意 
志 民 主 共和 国 国 务 委员 会 主席 埃 里 希 : 昂 纳 克 时 的 谈话 。 

QD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学 习 期 间 撰写 的 自传 。 

@1926 年 1 月 19 日 至 22 日 邓小平 在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填写 的 每 周 活 动 
研究 成 绩 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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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IN, MH (冯玉祥 ) 先生 要 求 我 们 党 派 人 到 西北 军 。 我 们 从 莫 
斯 科 来 了 二 十 人 。 我 们 有 三 个 人 打 前 站 ， 我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， 那 时 我 
村 

在 中 大 ( 指 莫斯科 中 山大 学 一 一 编 注 ) 采 了 一 年 ， 我 们 二 十 儿 个 人 
回国 了 ， 说 是 冯玉祥 要 人 。 结 果 交 通 不 通 ， 只 有 我 们 三 个 人 随 运 子弹 
的 车 到 宁夏 。 一 路 走 沙漠 ， 骑 骆驼 ， 一 个 月 老 晒 太 阳 ， 很 热 。Q) 

这 个 学 校 〈 指 西安 中 山 军 事 学 校 一 编 注 ) 是 当时 担任 国民 革命 
军 驻 陕 总 司令 的 于 右 任 办 的 ， 于 当时 属于 国民 党 左派 ， 这 个 学 校 的 主 
要 职务 都 是 由 党 派 人 担任 的 。 校 长 史 可 轩 是 党 员 〈 后 牺牲 ) ， 副 校长 
是 由 苏联 回国 的 李 林 同 志 (我 们 在 法 国 就 熟识 ， 李 后 在 中 央 苏 区 牺 
牲 ) ， 我 同时 担任 校 党 的 书记 。 学 校 经 过 短期 筹备 ， 很 快 办 起 来 ， 学 
生 不 少 是 党 团员 ， 除 了 军事 训练 外 ， 主 要 是 政治 教育 ， 健 全 和 发 展 党 
团 等 项 工作 。 政 治 教育 主要 讲 革命 ， 公 开讲 马列 主义 ， 在 西安 ， 是 一 
个 红色 的 学 校 。 这 个 学 校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成 为 陕西 渭 华 暴动 的 基础 。4) 

今天 我 们 在 一 起 纪念 焕 章 诞辰 一 百 周 年 。 焕 章 先生 是 很 值得 我 们 
纪念 的 人 物 ， 他 一 生 有 相当 长 的 时 间 为 国家 和 人 民 做 了 许多 好 事 ， 建 
立 了 丰功伟绩 。 他 也 是 同 我 们 党 长 期 合作 的 朋友 。 李 德 全 大 姐 (EX 
祥 的 夫人 一 一 编 注 ) 是 很 好 的 同志 ， 我 们 也 很 怀念 她 。 

A (冯玉祥 的 大 女儿 一 一 编 注 ) 是 我 在 苏联 东方 大 学 的 同学 ， 
她 是 我 们 班 上 年 纪 最 小 的 ， 只 有 十 五 六 岁 。 当 时 有 两 个 人 是 我 们 班 上 
最 年 轻 的 ， 一 个 是 冯 弗 能 ， 一 个 是 蒋经国 。 

当时 ， 焕 章 先 生 要 求 我 们 党 派 人 到 西北 军 。 我 们 从 莫斯科 来 了 二 
十 多 人 。 当 时 ， 我 们 有 三 个 人 打 前 站 ， 我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， 那 时 我 才 
二 十 三 岁 。 记 得 一 九 二 六 年 跟 李 大 钊 的 弟弟 一 起 经 过 大 沙漠 ， 坐 的 是 


运 军火 的 汽车 ， 当 时 交通 很 不 方便 ， 我 们 在 库伦 末了 一 个 多 月 ， 才 回 
到 内 蒙古 。@) 
@1983 年 10 月 21 日 邓小平 会 见 高 理 文 、 罗 亚 南 夫 妇 时 的 谈话 。 
GO 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第 157 页 。 
@1982 年 9 月 14 日 邓小平 接见 冯玉祥 将 军 亲 属 时 的 谈话 。 


第 二 章 投身 国内 革命 (2) 


2. 

当时 我 们 二 十 几 个 人 是 分 三 天 陆 陆 续 续 进来 的 ， 我 是 第 一 批 进 来 
的 ， 最 后 走 的 ， 在 这 里 待 了 六 天 ， 会 议 开 了 一 天 一 夜 。 

当时 我 们 二 十 几 个 人 是 分 三 天 陆 陆 续 续 进来 的 ， 我 是 第 一 批 进 来 
的 ， 最 后 走 的 ， 在 这 里 竺 了 六 天 ， 会 议 开 了 一 天 一 夜 。 当 时 政局 变化 
很 大 ， 决 定 一 部 分 人 举行 南昌 起 义 ， 一 部 分 人 开 这 个 会 议 。 

八 七 会 议 前 ， 我 住 在 武昌 三 道 街 ， 那 是 党 中 央 所 在 地 。 会 后 ， 武 
昌 局 势 紧 张 ， 我 搬 到 汉口 ， 和 李 维 汉 同志 住 在 一 个 法 国 商 人 的 酒店 楼 
上 。 那 时 我 不 是 党 中 央 秘 书 长 ， 一 九 二 七 年 底 我 才 当 党 中 央 秘 书 长 。 
这 个 时 候 我 是 秘书 。 那 个 时 候 ， 陈 独 秀 要 搞 大 中 央 ， 搞 八大 秘书 ， 我 
束 算 一 个 ， 以 后 没 搞 齐 。 

首先 要 讲 八 一 南昌 起 义 。 会 议 是 号 召 举 行 全 国武 装 起 义 ， 会 后 在 
全 国 各 地 相继 组 织 武装 起 义 ， 昌 然 八 一 南昌 起 义 在 八 七 会 议 之 前 ， 但 
八 一 南昌 起 义 也 是 体现 八 七 会 议 方针 的 。G) 

11980 年 7 月 15 日 邓小平 参观 八 七 会 议会 址 时 的 谈话 。 


第 二 章 投身 国内 革命 (3) 


3. 
我 们 在 上 海 做 秘密 工作 ， 非 常 的 艰苦 ， 那 是 吊 起 脑袋 在 干 革命 。 
我 们 在 上 海 做 秘密 工作 ， 非 常 的 艰苦 ， 那 是 吊 起 脑袋 在 干 革 命 。 

我 们 没 照 过 相 ， 连 电影 院 也 没 去 过 。 我 在 军队 那么 多 年 没有 负 过 伤 ， 

地 下 工作 没有 被 捕 过 ， 这 种 情况 是 很 少 有 的 。 但 危险 经 过 好 几 次 。 最 

大 的 危险 有 两 次 。 一 次 是 何 家 兴 叛变 ， 出 卖 罗 亦 农 。 我 去 和 罗 亦 农 接 

头 ， 办 完事 ， 我 刚 从 后 门 出 去 ， 前 门 巡 捕 就 进来 ， 罗 亦 农 被 捕 。 我 出 

门 后 看 见 前 门 特 科 一 个 扮 成 擦 鞋子 的 用 手 悄悄 一 指 ， 就 知道 出 事 了 。 

就 差 不 到 一 分 钟 的 时 间 。 后 来 罗 亦 农 被 枪毙 了 。 

还 有 一 次 ， 我 同 周 总 理 、 邓 大 姐 、 张 锡 媛 住 在 一 个 房子 里 。 那 时 

我 们 特 科 的 工作 好 ， 得 知 这 捕 发 现 了 周 住 在 什么 地 方 ， 要 来 搜查 ， 他 

们 通知 了 周恩来 ， 当 时 在 家 的 同志 就 赶紧 搬 了 “。 但 我 当时 不 在 ， 没 有 

接 到 通知 ， 不 上 晓得。 里面 了 巡捕 正在 搜查 ， 我 去 敲 门 ， 幸 好 我 们 特 科 有 

个 内 线 在 里 面 ， 答 应 了 一 声 要 来 开门 。 我 一 听 声 音 不 对 ， 赶 快 就 走 ， 

没有 出 事故 。 以 后 半年 的 
时 间 ， 我 们 连 那个 弄堂 都 不 敢 走 。 

这 是 我 遇 到 的 最 大 的 两 次 危险 。 那 个 时 候 很 危险 呀 ! 半分 钟 都 差 

不 得 ! 个 
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， 第 193、194 页 。 

附 : 
邓 暴 谈 一 九 三 一 年 在 上 海 找 邓小平 时 的 情景 
九 三 一 年 我 到 上 海 求学 ， 临 走 的 时 候 我 父亲 要 求 我 ， 说 “你 到 上 海 

去 找 找 你 哥哥 ”。 因 为 胡 伦 曾 给 家 里 来 信 ， 说 大 哥 可 能 在 上 海 。 我 到 上 

海 就 找 吧 。 我 父亲 当时 对 旧 社 会 也 是 不 满意 的 ， 对 我 们 兄弟 俩 参加 革 

m, 一 直 采 取 支 持 、 拥 护 的 态度 ， 从 来 没有 反对 过 ， 父 杀 知 道 小 平 在 

—/rA >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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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 十 人 ， 打 听 不 到 他 的 下 落 。 上 海 情 况 很 不 熟悉 ， 语 言 不 通 ， 熟 人 也 
不 多 ， 找 来 找 去 没 着 落 。 我 找 得 没有 办 法 ， 突 然 想 出 一 个 幼稚 的 办 
法 ， 当 时 我 看 到 报 上 有 很 多 “ 寻 人 局 事 ”*”。 结 末 我 束 到 当时 的 《时 事 新 
报 》 登 了 “ 寻 人 局 事 ”*”。 我 很 清楚 地 记得 ， 那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。 
当天 该 报 只 出 半 张 报 ， 启 事 内 容 束 讲 ， 邓 硕 贤 兄 ， 我 现在 已 到 上 海 ， 
住 在 什么 地 方 ， 硕 望 你 见报 以 后 来 找 我 。 因 为 那 时 候 国民 党 特务 用 这 
种 方法 抓 人 的 也 有 ， 登 报 用 亲戚 的 名 义 ， 结 果 你 去 找 会 碰 到 特务 。 后 
来 据 他 们 讲 ， 他 们 先 派 了 地 下 交通 化装 了 之 后 ， 到 我 登 报 的 那个 地 方 
来 了 解 ， 看 有 没有 几 个 四 川 人 在 那 读书 ， 其 中 有 没有 一 个 邓 先 修 ， 房 
东 说 有 ， 后 来 他 目 己 杀 目 来 找 我 。 有 一 天 下 午 ， 我 们 四 个 青年 人 ， 都 
征 四 川 我 们 的 同乡 、 同 学 ， 正 在 一 个 小 房子 里 聊天 ， 突 然 间 进来 一 个 
人 涡 门 ， 他 登门 时 穿着 长 衫 ， 戴 着 便 帽 ， 学 着 样子 ， 一 进门 吉 问 你 们 
这 儿 有 没有 一 个 邓 和 爷 修 。 当 时 我 想 ， 我 在 上 海 没有 熟人 啊 ， 怎 么 会 有 
人 找 我 ? 一 下 子 想到 了 我 登 的 报 ， 一 看 这 个 面孔 还 有 印象 ， 因 为 他 走 
的 时 候 我 只 有 了 七 八 岁 ， 隔 了 十 三 年 ， 变 化 很 大 ， 他 那 时 二 十 八 九 岁 ， 


还 


有 点 印象 。 我 融 看 出 来 了 ， 我 说 我 是 邓 先 修 。 他 说 : 好 好 好 ， 你 
登 了 个 报 我 们 知道 了 。 你 收拾 收拾 跟 我 走 ， 号 上 跟 我 走 。 我 号 跟 他 
走 。 他 在 一 个 乱 七 八 粳 的 地 方 预定 一 间 房 子 ， 跟 我 谈话 、 接 触 。 那 个 
地 方 流 谍 、 奴 女 、 叫 花子 成 堆 ， 等 务 也 不 管 。 我 们 在 一 起 ， 他 移 简单 
地 问 了 一 下 家 放 情 况 ， 那 时 候 我 母亲 已 经 去 世 了 ， 我 父亲 还 在 。 简 单 
地 说 明 一 下 ， 我 这 次 到 上 海 来 ， 征 求学 的 。 我 知道 他 早 吏 是 共产 党 员 
了 ， 讲 了 我 想 参加 早 命 的 愿望 。 他 说 : “不 要 多 说 了 ， 其 他 的 事情 以 后 
再 说 ， 现 在 你 赶快 回去 ， 立 刻 搬家 ， 越 快 越 好 。 不 仅 你 目 己 要 搬 ， 而 
且 你 那 三 个 同学 部 要 搬 ， 全 部 离开 这 个 地 方 。” 并 要 我 搬 了 新 的 地 方 后 
告诉 他 。 我 束 知 道 了 他 的 意思 。 因 为 我 也 参加 了 共青团 。 当 时 东西 很 
少 ,一 包 东 西 ， 一 张 小 铁 床 ， 我 束 搬 到 了 一 个 同学 家 。 


登 报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， 他 来 找 我 是 五 月 中 旬 ， 五 月 至 七 月 
他 去 过 儿 次 ,我 也 去 他 熟人 家 见 过 他 ， 一 边 打 牌 ， 一边 谈 话 ， 别 人 不 
注意 。 此 时 一 个 姓 戴 的 同志 介绍 我 参加 一 个 国际 组 织 “ 赤 色 互 济 会 ”， 
救济 狱 中 的 同志 。 有 时 参加 游行 、 集 会 ， 还 搞 “ 飞 行 集会 ” 那 一 套 。 

几 个 月 之 后 ， 大 哥 台 去 江西 中 央 苏 区 了 ， 我 们 分 开 了 “。 在 这 期 间 
他 市 我 到 张 锡 媛 的 墓地 看 了 看 。 从 这 以 后 又 过 了 十 五 年 , “七 大 ”以 后 
我 们 又 在 延安 见 了 面 。(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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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; 

(我 ) 二 十 五 安 领 导 了 广西 百色 起 义 ， 建 立 了 红 七 军 。 从 那 时 开 
台 干 军事 这 一 行 。 

我 对 一 九 二 九 年 至 一 九 三 o 年 时 期 红 八 军 和 左 江 早 命 斗 争 的 情 
IE, kl: 

(一 ) 一 九 二 九 年 ， 广 西 俞 作 柏 、 李 明 瑞 领导 的 反 李 FR 
仁 ) 、 白 (白崇禧) 斗争， 于 当年 七 月 失败 。 失 败 时 ， 我 党 同志 领导 
的 武装 警备 第 四 大 队 和 第 五 大 队 于 南宁 起 义 。 第 四 大 队 由 张 云 逸 (大 
队长 ) 同志 率领 到 广西 右 江 百 色 地 区 ， 于 十 一 月 在 百色 揭 起 红旗 ， 成 
立 了 中 国 工农 红军 第 七 军 。 第 五 大 队 由 大 队长 、 党 员 傅 作 殉 同志 率领 
到 广西 左 江 龙 州 地 区 。 李 明 

瑞 当 时 不 是 党 员 ， 泵 随 到 龙 州 。 于 一 九 三 o 年 四 五 月 间 揭 起 红 
旗 ， 成 立 了 红军 第 八 军 ， 俞 作 驳 同志 任 军 长 ， 我 兼任 政治 委员 。 其 
时 ， 李 明 瑞 同志 被 中 央 批 准 加 入 了 我 党 ， 并 被 任命 为 红军 第 七 、 八 两 
军 总 指挥 ， 我 兼任 政治 委员 。 

(二 ) 红 八 军 成 立 的 时 候 ， 约 两 千 多 人 不 到 三 千 人 ， 其 时 ， 我 正 
在 上 海 癌 中 央 报 告 工作 。 当 我 一 九 三 o 年 七 月 底 由 上 海 经 越南 回 到 龙 
州 时 ， 政 情 开 始 比较 紧急 了 。 我 同 李 明 瑞 、 便 作 瑰 等 同志 商量 ， 由 于 
当时 左 江 群众 基础 很 薄弱 ， 红 八 军 也 比较 孤单 ， 人 数 也 不 多 ， 力 决定 
靠 回 右 江 红 七 军 。 我 在 龙 州 只 住 了 几 天 ， 即 由 红 八 军 派 一 个 连 护 送 ， 
先 到 右 江 与 红 七 军 取得 联 

络 。 我 到 右 江 后 ， 十 月 才 与 红 七 军 会 合 ， 其 时 第 八 军 已 在 左 江 失 
败 ， 失 败 的 时 间 天 约 在 八 九 月 间 。 由 于 警惕 性 不 高 ， 被 李 、 日 部 队 突 
然 袭 击 ， 大 部 分 被 打 散 了 ， 便 作 驳 同志 去 香港 ， 由 香港 当局 引 滤 到 广 
州 ， 被 国民 党 杀害 了 。 由 李 明 瑞 、 袁 也 烈 《当时 名 袁 振 武 ) 等 同志 收 
集 了 八 九 百人 于 十 月 轧 转 到 达 右 江 与 红 七 军 会 合 。 


这 些 人 被 编 成 为 红 七 军 的 一 个 团 ， 由 喜 振 武 同志 任 团 长 ， 李 明 瑞 
同志 仍 任 红 七 、 八 两 军 总 指挥 ， 随 红 七 军 到 了 江西 ， 后 在 江西 中 央 苏 
区 牺牲 。 

(=) 红 八 军 失败 的 原因 ， 主 要 是 警惕 性 太 差 ， 特 别 是 由 于 迷恋 
于 龙 州 的 税收 ， 没 有 按照 决定 迅速 向 右 江 红 七 军 靠拢 。 

一 、 我 是 中 央 的 代表 ， 任 务 是 做 上 层 统战 工作 和 领导 广西 全 盘 工 
作 ， 七 月 到 南宁 。 二 、 我 在 广西 时 ， 广 西 特 委 (不 是 省 委 ) 没有 设立 
军委 。 二 、 一 九 二 九 年 底 中 央 电 令 我 回 上 海报 告 工作 ， 途 经 香港 住 了 
两 三 天 ， 那 个 报告 (《 关 于 广西 红军 工作 布置 的 讨论 》 的 补充 报告 
一 一 编 注 ) ， 谈 了 左 江 的 发 动 ， 从 内 容 看 ， 可 以 确定 是 我 作 的 。(2 

我 是 以 中 央 代 表 的 喘 份 对 便 作 相 、 李 明 瑞 做 统战 工作 的 。 同 时 对 
广西 党 (当时 是 特 委 ， 而 不 是 省 委 ) 有 领导 责任 。 在 第 四 、 第 五 大 队 
撤 向 左 、 右 江 时 ， 就 有 创建 红军 和 革命 根据 地 的 决策 ， 并 派 奴 饮 冰 同 
志 回 上 海 ， 同 中 央 报 告 。 到 百色 后 ， 即 得 中 央 电 示 ， 了 予以 批准 ， 遂 决 
定 于 十 月 革命 扩 打 红旗 ， 建 立 红 七 军 。 河 池 会 议 改选 了 前 委 ， 我 仍 是 
前 委 书 记 ， 陈 罕 人 是 前 委 的 成 员 。(3) 

我 对 广西 很 熟悉 。 

川军 不 能 打 ， 四 川军 战斗 力 最 差 。 云 南 兵 能 打 。 那 个 时 候 他 们 
HE) 打 广 西 ， 分 两 路 ， 

卢 汉 〈 演 军 总 指挥 ) 带 两 个 师 往 龙 州 那 条 路 ， 他 ( 演 军 师长 张 
冲 ) 束 带 一 个 师 往 百色 这 个 路 ， 三 个 师 就 要 打 广 西 啊 。 

那个 时 候 中 央 提 出 三 个 口号 :“ 打 到 柳州 去 ! 打 到 桂林 去 ! 打 到 广 
MA! ? 红 七 军 、 红 八 盏 不 得 不 执行 中 央 的 决定 ， 他 们 打仗 很 勇敢 ， 但 
征 ， 收 强 我 弱 ， 红 八 军 最 后 拼 到 只 剩 下 七 八 十 个 人 的 一 个 团 了 .… 

特别 是 李 明 瑞 。 不 仅 勇 敢 能 吃 百 ， 又 会 市 兵 打 仗 。 七 军 北上 开 往 
江西 的 时 候 ， 李 明 瑞 从 来 没有 骑 过 马 。 我 和 他 市 一 个 先 遗 连 (又 叫 特 
FE) ,一直 走 在 队伍 前 面 ， 李 明 瑞 是 个 艰苦 奋斗 的 人 。 


我 同 李 明 瑞 第 一 次 见面 ， 我 是 从 百色 到 龙 州 ， 他 们 驻 龙 州 ， 八 
军 。 那 个 时 候 还 没有 打 红旗 啊 ， 那 个 时 候 见 面 。..………. 

不 要 宣传 我 ， 要 多 宣传 李 明 瑞 ， 他 英勇 善战 ， 北 伐 时 期 已 会 指挥 
打 胜 仗 。 李 明 瑞 健在 的 亲属 ， 你 们 要 多 多 关照 他 们 。 

百色 起 义 后 ， 红 七 军 在 平 果 附近 和 汗 军 张 冲 打 过 一 会 相当 激烈 。 

在 百色 、 龙 州 起 义 过 程 中 ， 有 一 天 我 在 百色 地 区 活动 ， 在 一 条 偏 
ERYNIR EEE LTERRBAIN LTE LERHRITITMER IN 
K, AKRBRHTM- RR, BETRITREH, TERM, & 
TEHMTFTERTUE, IRRE > 

广西 右 江 地 区 ， 是 一 个 比较 有 群众 基础 的 地 区 ， 这 里 有 韦 拔 群 同 
志 那 样 优秀 的 、 很 有 威信 的 农民 群众 的 领袖 。 东 兰 、 凤 山地 区 是 韦 拔 
群 同志 长 期 工作 的 地 区 ， 是 很 好 的 革命 根据 地 ， 这 给 红 七 军 的 建立 与 
活动 以 很 大 的 便利 。Q) 

云南 军队 能 打仗 ， 最 沉着 。 但 是 每 个 兵 都 是 两 杆 枪 ， 一 个 是 步 
检 ， 一 个 是 烟 枪 。 抽 鸦片 烟 走 不 动 路 ， 所 以 汗 军 是 打 防 御 战 打 得 好 。 
我 曾经 与 张 冲 打 了 一 仗 ， 在 百色 东 面 平 马 附 近 。 张 冲 是 云南 的 战 将 ， 
汗 军 三 个 师 就 要 打 广 西 ! 后 来 张 冲 参加 了 革命 ， 他 是 苏 族 人 ， 解 放 后 
ARE 

我 同 李 明 瑞 第 一 次 见面 是 从 百色 到 龙 州 的 路 上 ， 李 明 瑞 入 党 是 我 
到 上 海 请 中 央 批 准 的 ， 我 们 两 人 一 路 走 同 江西 。 李 明 瑞 是 红 七 、 红 八 
军 的 总 指挥 ， 我 是 总 政委 ， 苏 维 埃 主席 是 雷 经 天 。 八 军 被 打垮 了 ,七 
军 能 打 。 命 作 柏 跑 到 香港 去 了 ， 李 明 瑞 是 坚决 的 ! © 

@1972 年 6 月 20 日 邓小平 对 红 八 军 和 左 江 革命 斗争 的 回忆 。 

@1984 年 8 月 29 日 邓小平 对 中 共 广 西 壮族 上 自治 区 委员 会 党 史 办 公 
室 来 函 的 答复 。 

@1985 年 6 月 20 日 邓小平 通过 办 公 室 给 中 共 广 西 百 色 区 委员 会 党 
史 征 集 办 公 室 的 回信 。 

©®1986“E 1 月 27 日 邓小平 游 虎 漓江 途中 的 谈话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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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 起 草 的 《七 军工 作 报告 》 

一 八 军 的 经 过 

(一 ) 我 去 年 由 中 央 到 龙 州 是 二 月 七 号 ， 到 后 知道 龙 州 已 于 本 月 
一 日 成 立 左 江 革 命 委 员 会 ， 八 军 全 部 正在 出 发 会 同 七 军 攻 南 守 ， 我 仅 
与 留守 后 方 的 宛 旦 平 同 志 会 面 ， 得 知 八 军 及 左 江 工作 大 略 : 1 左 江 政 
权 仍 在 动摇 时 期 。2 革 委 虽然 成 立 ， 然 尚 无 实际 工作 。 3 . 大军 出 发 
后 ， 留 守 后 方 的 是 极 靠不住 的 收编 的 队伍 。4 八 军 本 身 的 基础 完全 在 
旧 军 官 手 中 ， 甚 至 有 好 些 同志 都 没有 分 配 市 兵 的 工作 。 根 据 中 央 不 打 
南宁 的 决定 及 这 些 条 件 ， 乃 停止 了 下 南宁 的 行动 ， 并 电 七 军 亦 停止 此 
行动 ， 并 指出 从 主客 观 的 条 件 上 来 估计 ， 攻 南宁 必 遭 一 个 失败 的 结 
果 ， 特 别 是 第 八 军 本 身 更 为 危险 ， 如 到 南宁 打 了 败仗 ， 有 全 军 履 火 的 
可 能 。 

(二 ) 停止 了 攻 南 宁 之 行动 的 第 三 日 即 得 到 七 军 由 右 江 来 的 电 
报 ， 报 告 已 在 隆安 失败 ， 同 时 我 们 召集 了 一 个 干部 (包括 地 方 党 部 ) 
会 议 ， 决 定 八 军 暂时 组 织 一 个 前 委 ， 因 为 当时 我 的 计划 是 与 七 军 汇合 
后 八 军 即 取消 ， 健 全 七 军 实力 。 在 会 议 中 我 根据 中 央 指 示 作 了 一 个 口 
头 报告 ， 决 定 了 八 军 及 左 江 工作 方针 : 1 .以 龙 州 为 中 心 发 动 左 江 土 
地 间 命 ， 一 方面 分 配 所 有 的 同志 到 下 层 群 众 中 去 做 实际 的 工作 ， 反 对 
机 关 的 工作 方式 ; 一 方面 分 发 队伍 到 龙 州 附近 几 县 游击 ， 发 动土 地 革 
命 及 建立 苏维埃 、 农 会 等 政权 及 群众 的 组 织 ， 我 们 是 这 样 进行 了 。 
2 ， 八 军 的 总 方向 是 与 七 军 汇合 同 外 发 展 ， 应 多 方 设法 与 七 军 联络 ， 
八 军 的 发 展 方向 应 同 右 江 推 进 。3 加 紧 八 军 本 续 的 改造 ， 肃 请 旧 的 军 
官 ， 分 配 同 志 以 主要 的 工作 。 这 一 工作 因 作 豫 同志 执行 不 力 发 生 了 极 
大 的 困难 。4 .迅速 解决 地 方 有 反动 可 能 的 武装 〈 因 技术 上 不 完善 只 
解决 了 大 半 ) ， 武 装 农民 (发 了 三 百 多 枝 枪 ) 好 组 织 工 人 农民 赤 卫 


队 ， 以 为 扩大 红军 之 基础 。5 . 此 外 对 于 党 、 政 权 、 红 军 的 工作 均 有 
相当 具体 的 决定 。 

(=) 上 面 这 些 决定 ， 在 短期 内 作出 了 相当 成 绩 ， 但 因 干 部 的 缺 
z (地方 工 作 干 部 简直 没有 ) 收效 仍然 不 多 ， 发 动 群众 方法 完全 不 
懂 ， 不 能 回答 群众 的 问题 ， 斗 不 过 政信 的 把 戏 。 

(四 ) 同时 我 们 注意 到 反 芝 国 主义 的 工作 ， 因 为 左 江 与 法 占 地 
( 指 今 越南 ， 当 时 为 法 国 殖 民 地 一 一 编 注 ) 接壤 ， 一 般 群 众 反 法 的 热 
情 很 高 , “打倒 老 番 ?的 口号 每 一 个 群众 都 懂得 都 热烈 地 拥护 。 不 过 过 
去 反 法 的 运动 为 流 误 及 封建 势力 所 领导 ， 所 以 我 们 将 反 法 运动 与 土地 
m, TIEREN, SR RERKRAER, VETANER, 
NE HEER > EIAFTERR ZEIT T BUER EHE > 
ZEN HRERITEE (当时 并 不 懂得 可 以 讲 一 讲 外 交 政 策 ) ， 
群众 其 高 兴 ， 游 行 时 亦 其 热烈 。 我 们 并 利用 了 无 线 电 发 身 法 文通 电 于 
全 世界 。 后 法 政府 曾 派 飞机 一 架 到 龙 州 附近 之 上 金 县 侦察 示威 ， 适 我 
军 一 营 开 往 游击 ， 当 

印 号 各 了 千 余 群众 ， 口 号 之 声 震 天 ， 士 兵 开 枪 ， 司 机 慑 群众 威 ， 
致 飞机 跌 下 ， 得 机 关 枪 一 挺 、 手 枪 几 权 、 炸 弹 十 余 个 。 三 法 人 人， 一死 
二 重伤 〈 住 医院 医治 ) 。 后 阅 报 载 ， 法 政府 曾 将 此 事 向 南京 政府 抗 
议 ， 结 果 不 知 。 总 之 帝国 主义 对 龙 州 东 色 政权 非常 重视 ， 竺 别 是 对 安 
南 〈 今 越南 一 一 编 注 ) 革命 的 影响 ， 给 法 以 极 大 之 念 避 ， 故 敌 军 之 过 
不 及 行 地 回 龙 州 进攻 ， 与 法 帝 之 催促 有 很 大 的 关系 。 

(五 ) 在 龙 州 工作 不 久 ， 即 确 知 我 七 军 已 退出 右 江 ， 何 往 不 知 ， 
并 得 探 报 ， 桂 系 将 以 重兵 犯 龙 州 。 我 们 当时 考虑 龙 州 是 绝对 不 能 守 
的 ， 敌 来 必 退 ， 同 时 八 军 如 不 与 右 江 七 军 联络 将 感 极 大 之 困难 ， 故 决 
定 速 下 靖 西 ， 加 紧 龙 州 附近 的 群众 工作 ， 地 方 政权 有 相当 基础 时 八 军 
即 全 部 问 右 江 推 进 。 决 定 后 我 即 率 一 纵队 攻 靖 西 ， 因 为 与 右 江 联 络 我 
目 己 去 比较 好 ， 同 时 八 军 第 一 纵队 的 改造 也 要 我 目 己 去 才 有 办 法 ， 靖 
西 有 电话 ， 指 挥 龙 州 工作 不 成 问题 。 


(六 ) 攻 靖 西数 日 不 下 ， 适 右 江 向 都 县 委 书 记 来 到 ， 报 告 右 江 沿 
岸 还 有 末 化 在 我 们 手中 ， 故 我 决定 市 一 连 人 去 联络 ， 转 达 中 央 指 示 。 
临 行 时 电 告 龙 州 务 须 照 前 决定 原则 进行 ， 如 栈 来 即 同 右 江 前 进 ， 即 敌 
不 来 ， 左 江 工作 有 相当 基础 时 亦 须 照 前 决定 迅速 癌 右 江 推进 ， 求 得 与 
七 军 整 个 的 联络 。 

(七 ) 我 一 连 人 冲 到 右 江 ， 始 知 沿岸 完全 为 敌 占领 ， 七 军 已 退 入 
东 兰 一 带 ， 惟 沿岸 还 有 几 个 赤色 乡村 ， 故 得 偷渡 右 江 ， 在 一 乡村 OR 
的 ) 住 了 半月 之 入 ， 始 得 机 会 冲 到 东 兰 ， 其 时 已 是 三 月 下 旬 了 。 

( 八 ) 到 达 东 兰 之 第 二 日 ， 适 作 豫 派 了 两 个 卫队 ( 东 兰 人 ) IR 
到 ， 报 告 龙 州 已 于 我 离 靖 西 之 第 三 日 失败 ， 因 侦探 不 好 ， 笋 人 到 了 城 
边 还 不 知道 是 桂 系 主 力 ， 以 为 是 土匪 ， 及 至 接触 了 两 小 时 后 听 到 大 炮 
机 关 枪 声 才 懂得 ， 但 结果 是 被 敌人 冲 散 ， 全 部 无 法 退 右 江 ， 只 得 逼 退 
安南 方向 之 赁 祥 ， 又 受 敌 追 兵 打击 〈 且 平 同志 即 于 此 时 牺牲) ， 曾 一 
度 冲 向 右 江 但 无 效 ， 刀 又 退回 粤 桂 边 企图 去 玉林 一 带 工作 〈 作 豫 家 
乡 ， 过 去 有 相当 的 基础 ) ， 但 中 途 即 发 生 部 队 叛 变 《叛变 官 长 是 作 豫 
始终 不 肯 撤 换 的 ) ， 作 豫 仅 得 儿 十 卫队 ， 曾 一 度 冲 向 右 江 来 联络 不 
果 ， 后 闻 将 武 狠 交 给 地 方 同志 ， 只 里 到 港 遂 锐 捕 。 攻 靖 西 之 第 一 纵队 
( 龙 州 的 为 第 二 纵队 ) 得 到 龙 

州 失败 的 消息 ， 乃 经 滇 边 向 右 江 前 进 ， 企 图 到 东 兰 与 七 军 联络 。 
到 右 江 之 凌云 (接近 苏区 仅 数 十 里 ) ， 因 技术 上 及 侦探 不 好 ， 受 了 政 
人 极 大 打击 ， 损 失 三 分 之 一 ， 乃 退 贯 州 边界 ， 受 编 于 贵州 一 个 土匪 队 
伍 《改组 派 收 编 的 ) ， 仍 与 东 兰 设法 联络 ， 几 次 不 成 功 ， 直 到 七 军 回 
右 江 才 取得 联络 ， 更 于 七 军 第 二 次 同 外 发 展 才 汇合 起 来 ， 此 时 该 纵队 
仅 存 二 百 核 松 了。 这 部 队 能 得 到 这 样 的 结 采 还 是 改造 得 比较 好 的 原 
故 。 八 军 失败 ， 龙 州 政权 亦 失败 。 

( 九 ) 八 军 开始 成 立时 的 武装 约 检 一干 枝 (内 坏 枪 约 有 三 百 
枝 ) ， 组 织 两 个 纵队 ， 每 纵队 两 营 六 连 ， 男 有 一 挺 机 关 枪 ， 一 门 迫 击 
a, i 


(十 ) 以 上 就 是 八 军 的 成 败 兴亡 史 。 


ZN 

(一 ) 由 百色 转变 到 隆安 之 役 。 

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革命 节日 ， 以 广西 警备 第 四 大 队 及 东 兰 农民 武 闭 
为 基础 转变 成 了 第 七 军 ， 转 变 后 兴奋 了 右 江 的 群众 ， 百 色 、 平 马 的 群 
众 大 会 到 的 群众 非常 之 多 而 热烈 ,红军 本 身 的 情绪 非常 之 好 ， 战 斗 力 
亦 甚 强 ， 在 隆安 作战 中 充分 表现 出 来 。 

惟 当 时 前 委 没 有 将 中 心 工作 摆 在 发 动 群众 深入 土地 单 命 上 面 ， 而 
决定 了 打 南 宁 的 行动 。 当 时 前 委 的 估量 是 打 南 宁 极 有 把 握 ， 桂 系 主力 
在 前 线 没有 开 兵 回来 的 可 能 ， 轻 视 了 攻坚 和 敌人 的 力量 ， 结 末 到 隆安 
即 与 夏 人 接触 ， 经 过 三 天 最 激烈 的 作战 ， 敌 人 的 损伤 虽 比 我 们 为 大 ， 
我 们 的 损伤 亦 不 小 ， 好 几 个 很 得 力 的 干部 亦 于 此 役 牺牲 ， 加 上 作战 的 
指挥 太 差 ， 双 方 都 成 为 各 目 为 战 的 局 面 ， 结 采 是 我 们 失败 了 ， 耗 费 了 
Ee 

我 们 对 于 此 次 行动 指出 了 不 但 轻视 了 和 政 人 ， 主 要 的 还 是 忽视 了 发 
动 右 江 群众 深入 土地 章 命 ， 巩 固 右 江苏 维 埃 政 权 的 错误 。 当 时 右 江 群 
众 情绪 虽 已 开展 起 来 ， 但 过 去 并 没有 经 过 斗争 ， 始 终 是 暴发 户 ， 纯 粹 
由 红军 弄 起 来 的 。 如 果 不 注意 用 正确 路 线 来 发 动 群众 ， 和 群众 的 情绪 是 
不 能 剑 持 下 去 且 易 走 到 失败 情绪 上 去 的 。 打 下 南宁 固 好 ， 打 不 下 , 一 
失败 下 来 则 必 给 群众 一 个 很 大 的 打击 。 同 时 ， 当 时 作战 完全 没有 运用 
群众 的 战术 ， 单 赁 红军 的 力量 ,深入 日 色 区 域 去 打 便 战 ， 处 处 受 政 人 
ZHRE) 的 扰乱 。 如 果 当 时 作战 不 在 隆安 而 在 赤 区 的 果 化 ， 很 有 
消炎 政和 三 团 的 可 能 。 我 们 更 指出 这 次 驻 好 在 隆安 失败 ， 如 有 果 有 一 个 
小 的 胜利 ， 直 人 妃 南 村， 有 全 部 或 大 部 被 政和 人 消炎 的 可 能 。 

(二 ) 由 隆安 失败 到 向 外 游击 时 期 。 

隆安 失败 后 ， 完 全 放弃 了 右 江 沿岸 。 平 马 为 政 占 领 ， 我 军 曾 一 度 
进攻 乎 马 ， 但 无 最 后 决心 ， 故 未 成 功 ， 乃 癌 东 兰 退去 。 此 次 攻 乎 马 没 


有 决心 是 一 错误 ， 因 为 如 条 攻 下 了 平 马 ， 可 以 保持 群众 的 情绪 。 事 实 
上 十 可 以 攻 下 的 ， 攻 下 后 可 以 得 敌人 不 少 的 毗 重 。 后 敌人 追 至 吾 泗 与 
我 接触 ， 战 其 烈 ， 双 方 损失 均 不 小 ， 结 采 双 方 均 同 时 撤退 。 这 次 军事 
上 如 采 有 最 后 决心 ， 可 以 全 部 消 火 政 军 两 团 ， 因 在 作战 中 我 较 占 优势 
也 。 有 至 泗 作 战 时 我 军士 气 仍 好 ， 失 败 后 则 大 不 如 前 了 。 

孚 泗 战 后 ， 前 委 即 讨论 行动 问题 ， 决 定 癌 外 游击 一 时 期 ， 乃 留 第 
三 纵队 在 东 兰 右 江 工作 ， 一 、 二 纵队 向 河池 方向 游击 。 本 来 是 一 步 步 
发 展 的 计划 ， 后 来 变更 了 ， 一 直 经 怀远 到 思 恩 ， 在 思 恩 因 不 小 心 被 敌 
人 袭击 ， 受 了 一 个 小 的 挫折 ， 后 又 向 贵州 之 古 州 (贵州 三 大 城市 之 
一 ) ， 结 果 攻 下 上 古 州 ， 子 弹 得 到 相当 补充 ， 经 济 也 得 到 相当 解决 ， 土 
兵 情 绪 也 比较 提高 。 本 来 他 们 当时 欲 直 出 湘南 ， 但 因 未 与 第 三 纵队 联 
络 好 ， 故 又 折 问 河池 。 

我 们 攻 下 古 州 ， 消 灭 了 敌 军 大 部 (四 五 百人 ) ， 对 敌 军 俘虏 的 官 
兵 均 非常 之 优待 ， 对 贵州 军队 有 不 少 的 影响 ， 甚 至 不 少 中 下 级 官 长 ， 
对 进攻 红军 问题 表示 动 播 。 这 是 我 们 从 各 方面 得 到 的 消 轧 来 证 明 的 。 
后 来 王家 烈 之 始终 不 愿 与 我 们 接触 ， 这 也 是 原因 之 一 。 

(三 ) 河池 会 议 与 回 右 江 的 决定 。 

一 、 二 纵队 回 到 河池 时 ， 我 已 到 东 兰 近 一 月 ， 得 消 妃 后 即 赶 到 河 
池 与 他 们 会 面 ， 召 集 了 一 个 党 员 大 会 ， 报 告 中 央 指 示 ， 同 时 讨论 到 行 
动 问题 ， 认 为 : 1. 当时 湘南 竹 有 重兵 ， 不 易 通 过 。 2. 石 江 和 群众 目 
红军 去 后 ， 失 败 情绪 非常 之 深 ， 对 红军 表示 不 满 。 在 发 展 、 巩 固 右 江 

工作 上 ， 需 要 红军 回 右 江 一 时 期 。3 . 回 右 江 可 以 发 展 第 七 军 。 
4 ， 回 到 百色 可 以 解决 服装 、 经 济 的 问题 。 因 此 决定 回 右 江 一 个 短 的 
时 期 ， 在 这 时 期 的 主要 工作 十 深入 右 江 土地 革命 及 发 展 改造 红军 ， 但 
总 的 方向 还 是 迅速 向 外 发 展 (此 时 是 阴历 五 月 初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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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回 右 江 后 的 工作 。 

回 右 江 后 即 恢 复 了 沿岸 的 城市 和 政权 ， 在 百色 解决 了 敌 军 五 六 百 
武 锋 。 在 百色 仪 十 日 ， 适 溃 军 一 师 经 百色 到 南宁 攻 桂 ， 我 军 在 力量 上 
不 能 与 政和 人 正面 作战 ， 故 决定 暂时 退 到 平 乌 ， 准 备 在 平 马 运用 群众 战 
术 扰 乱 他 ， 打 击 他 的 一 部 分 。 结 采 在 有 果 化 作战 有 五 日 之 久 ， 敌 人 损失 

其 大 ， 团 长 死 一 念 一 ， 营 长 死 二 伤 一 ， 士 兵 死 伤 五 六 百 。 我 牢 亦 
死伤 官 兵 六 十 余人 。 但 因 军 事 技术 上 的 缺点 ， 没 有 能 实现 打击 敌人 之 
一 部 的 计划 ， 仪 得 到 两 万 发 子弹 而 已 。 算 起 来 我 们 还 是 吃 了 亏 ， 昌 然 
污 军 对 我 们 再 不 敢 轻 视 ， 攻 南宁 失败 后 再 不 敢 与 赤色 区 域 为 难 。 

与 汗 军 作战 后 即 回 师 攻 百色 ， 因 等 大 炮 问 题 及 被 一 个 连 长 领导 一 
营 叛 变 ( 当 土 菲 ) 问 题 率 延 了 一 个 时 期 后 百色 加 了 兵 ME, WM 
攻 下 ， 故 又 改变 ， 不 攻 百 色 ， 而 在 平 马 、 田 州 、 思 林 、 采 化 一 市 加 紧 
工作 ， 相 当 创 造 右 江 的 基础 ， 改 造 七 军 发 展 七 军 ， 并 在 经 济 上 准备 加 
中 心 区 域 发 展 的 出 发 伙食 费 。 

统计 在 右 江 约 有 二 月 半 之 久 ， 没 有 一 天 停止 武装 行动 ， 与 紧 菲 武 
装 的 作战 何 直 成 了 家 和 常 便 饭 。 

至 于 在 右 江 的 群众 工作 ， 以 后 专门 讲 。 

(五 ) 向 中 心 区 域 发 展 问题 之 讨论 。 

回 右 江 时 即 已 决定 在 右 江 仅 是 短 的 时 间 ， 与 读 军 作战 后 又 提 到 此 
问题 ， 因 为 : 1. 经 济 未 解决 。2 秋 收 快 到 ， 如 果 红 军 离开 ， 则 农民 的 收 
获 必 全 被 肾 绅 抢 去 ， 必 使 农民 发 生 有 反感， 并 且 农 民 分 得 了 地 主 反 章 命 
的 土地 ， 必 定 得 到 了 秋收 才能 深刻 地 感到 土地 革命 之 意义 。 故 当时 决 
定 “ 相 当 保 护 秋收 ”的 原则 ， 计 时 九 月 属 可 出 发 。 结 末 实 现 了 这 个 决 
定 ， 定 在 十 月 一 日 出 发 。 出 发 之 前 一 日 ， 南 方 区 代表 邓 拔 奇 同志 赶 
到 ， 故 改 在 四 日 出 发 。 


十 月 二 日 在 平 马 开 了 一 个 前 委 会 议 ， 氢 和 奇 同志 出 席 ， 报 告 六 月 十 
一 日 政治 局 的 决议 。 我 们 接受 了 这 个 路 线 ， 决 定 : 1 .改变 军队 编制 
为 三 个 师 ， 留 二 十 一 师 在 右 江 作为 发 展 一 军 的 基础 ， 由 韦 拔 群 同志 任 
师长 ， 十 九 、 二 十 两 师 (每 师 两 团 ) 出 发 。2 . KRARELIRE, Fl 
时 与 在 桂 黔 边 之 第 八 军 的 一 部 联络 ， 故 大 部 由 凌云 转 回 河 池 。 我 及 氢 
奇 同志 同 到 东 兰 布置 右 江 工作 及 率 原 第 三 纵队 出 河池 。 3 在 河池 集中 
全 军 举行 全 国 苏维埃 代表 Ra) 的 阅兵 礼 以 鼓 士 气 ， 并 开 全 体 党 员 
代表 大 会 

(六 ) 河池 的 全 军 党 员 代 表 大 会 〈 十 月 革命 节日 开 的 ) 。 

河池 会 议 完全 是 在 接受 立 三 路 线 下 开 的 ， 确 定 了 第 七 军 的 任务 
是 “ 打 到 柳州 去 *、“ 打 到 桂林 去 *、“ 打 到 广州 去 ”三 大 口号 。 在 此 三 大 
口号 之 下 ， 消 炎 两 省 军 闪 ， 阻 止 南方 军阀 不 得 有 一 兵 一 府 同 以 武汉 为 
中 心 的 首 移 胜利 进攻 ， 完 成 南方 持 命 。 执 行 此 任务 的 红军 战术 征集 中 
攻坚 ， 沿 途 创 造 地 方 梭 动 ， 迅 速 打 到 柳州 、 桂 林 ， 疝 北江 发 展 。 不 过 
我 们 认为 ， 执 行 此 路 线 

不 是 先 下 柳州 ， 而 是 要 先 取 得 桂林 ， 因 为 下 桂林 后 才能 与 外 面 政 
治 影响 联系 起 来 。 同 时 估量 到 打 柳 州 的 困难 ， 也 必须 以 桂林 为 中 心 同 
柳州 推进 才 有 可 能 。 不 过 在 庆 远 、 融 县 应 创造 相当 基础 ， 对 柳州 取 一 
个 包围 的 形势 。 

这 次 会 议 改选 了 前 委 ， 批 评 了 过 去 的 错误 ， 并 特别 所 到 了 政 军士 
REINE, AAT-TAR, AAHSAFI 

(七 ) 由 河池 出 发 到 攻 长 安 。 

由 河池 出 发 时 经 过 一 个 汞 动 ， 士 气 顾 好 ， 到 怀远 与 敌 一 个 小 时 的 
接触 即 占领 了 人 怀远， 敌人 退 到 对 河 与 我 阳 河 相持 。 当 时 发 生 一 个 是 否 
攻 庆 远 的 问题 ， 有 两 个 意见 : 一 方面 赞成 ， 以 为 在 执行 新 的 路 线 ， 应 
攻 庆 远 ， 且 很 可 能 。 反 对 的 意见 认为 庆 远 是 敌人 重 持 ， 夏 必 出 死 力 守 
之 ， 没 有 攻 下 的 把 握 ， 如 攻 不 下 ， 攻 回 甚 难 ， 并 且 我 们 到 桂林 有 一 条 
大 江 相 阻 ， 如 不 迅速 疲 过 ， 政 一 注意 很 难 通过 。 后 一 意见 不 但 不 赞成 


攻 庆 远 ， 且 不 赞成 攻 融 县 。 我 及 李 明 瑞 同志 是 后 一 意见 ， 结 采 通 过 了 
不 攻 庆 远 ， 攻 否 融 县 到 天 河 再 看 情形 决定 。 

到 天 河 时 讨论 ， 始 终 以 渡河 问题 决定 不 攻 融 县 ， 而 经 三 防 转移 敌 
人 视线 ， 还 占 长 安 渡河 。 次 日 名 得 报告 说 融 县 有 一 小 河 可 徒 涉 到 长 
安 ， 故 又 临时 决定 到 融 县 。 行 不 四 十 里 ， 即 在 四 把 与 敌 接触 ， 后 面 政 
人 追 来 ， 前 后 作战 ， 前 胜 后 败 ， 结 果 在 天 河 附近 与 敌 相持 三 日 之 久 。 
最 后 乃 决定 脱离 敌人 ， 仍 由 三 防 到 长 安 ， 沿 途 均 有 民团 相 扰 ， 到 三 防 
因 天 十 休息 数 日 即 到 长 安 ， 其 时 长 安 已 有 重兵 斑 防 了 。 敌 人 有 两 师 ， 
名 义 上 六 团 。 我 们 攻 长 安 有 五 日 之 久 ， 打 得 敌人 胆寒 ， 只 有 死守 城 
内 。 白崇禧 亲 到 指挥 ， 斩 断 浮桥 背 水 死守 。 后 得 报告 敌人 又 加 一 师 兵 
力 ， 故 决定 撤退 。 退 得 非常 之 好 ， 致 敌 不 敢 仍 出 一 步 。 长 安 作 战 的 确 
建立 了 七 军 的 威风 ， 敌 人 称 我 军 是 全 部 的 北伐 老兵 ， 但 从 实质 上 我 们 
a 


( 八 ) 进攻 武 风 。 

长 安 撤 退 后 ， 至 福 禄 渡 江 ， 向 古 宜 前 进 ， 原 拟 经 古 宜 到 桂林 ， 后 
因 古 宜 已 有 敌 军 教导 师 守 对 河 (又 一 小 河 ) 无 法 过 ， 力 改 经 绥 宁 、 武 
内 到 桂林 。 到 武 风 时 原本 决定 不 攻 ， 后 因 得 报告 说 只 有 点 民团 守 ， 故 
决定 攻 城 ， 攻 下 后 可 以 解决 七 军 的 服装 、 经 济 问题 (都 是 当时 的 急迫 
问题 ) 。 攻 了 四 日 夜 ， 仍 决心 攻 下 ， 当 时 估量 敌 援兵 不 会 来 得 这 样 
快 ， 故 一 切 布置 忽视 了 这 一 点 。 到 第 四 日 已 发 觉 不 当 ， 决 定 重新 布 
置 ， 但 马上 接 到 报告 说 再 三 四 小 时 即 可 攻 下 ， 因 城 上 敌人 已 无 子弹 ， 
我 已 架 好 楼 梯 也 ， 故 未 改 布置 。 熟 知 城 尚 未 攻 下 ， 政 援兵 已 至 ， 以 致 
失败 。 此 次 损伤 不 小 ， 土 气 大 挫 ， 力 向 新 宁 退 去 ， 又 转 到 全 州 ， 在 
新 、 全 交界 之 “ 八 十 山 " 中 又 受 了 敌人 追 兵 一 个 小 打击 ， 结 果 算 好 ， 安 
全 地 达到 全 州 ， 此 时 已 由 四 团 而 缩 为 三 团 了 。 武 四 作战 时 阵亡 了 一 个 
很 好 的 团 长 何 子 禄 同志。 

武 风 失败 后 ， 大 家 认为 攻 桂 林 已 不 可 能 ， 七 军 的 迫切 需要 是 迅速 
找 一 个 地 方 发 动 群众 ， 休 养 补充 ， 安 置 伤 兵 ， 故 决心 到 湘南 ， 估 量 湘 
南 总 有 点 党 和 群众 的 组 织 。 

来 武 风 敌人 的 援兵 ， 报 上 载 名 义 十 团 实则 约 五 团 ， 宝 庆 两 团 ， 长 
沙 用 汽车 运 来 一 团 ， 还 有 两 团 新 成 立 的 游击 队 ， 飞 机 两 架 。 如 果 当 时 
我 们 军事 布置 续 密 ， 以 战斗 力 论 ， 决 不 致 失败 得 如 此 之 狼 狐 的 。 

( 九 ) 到 全 州 后 直到 攻 连 州 。 

到 全 州 后 开会 讨论 ， 结 果 都 感觉 到 要 休养 补充 之 严重 。 当 时 估量 
江华 、 临 武 一 带 最 少 可 以 休息 一 下 ， 发 动 群众 ， 故 决定 到 江华 一 短期 
仍 向 小 北江 发 展 。 豪 人 、 氢 奇 两 同志 即 于 全 州 离开 来 中 央 。 

在 全 州 驻 了 三 天 ， 筹 了 点 款 ， 发 了 点 零用 钱 。 此 时 士兵 失败 情绪 
很 深 ， 和 逃兵 亦 其 多 ， 逃 的 不 仅 是 老兵 ， 而 且 许多 是 农民 。 


EHEN ER) 来 全 州 ， 故 我 们 即 照 决定 出 道 州 ， 一 路 只 有 小 
的 接触 。 到 道 州 后 已 是 空城 一 个 ， 仪 有 贫民 还 在 ， 城 周围 几 里 路 就 是 
坚 绅 的 武 小 ， 傣 探 都 难 派出 。 开 了 一 个 群众 大 会 ,到 了 三 四 百人 ， 都 
表现 还 好 。 仅 驻 两 日 ， 知 湘 军 已 从 三 方向 道 州 前 进 ， 此 时 我 军 决 不 能 
作战 ， 仍 照 原 计划 到 江华 。 当 天 奇 宕 ， 百 极 ， 士 兵 冻 死 数 人 。 江 华 的 
环境 比 道 州 还 坏 ， 一 点 党 和 群众 基础 都 没有 ， 仪 没收 了 大 批 布匹 发 给 
ER, 但 无 处 成 家 * 

原来 对 于 江华 一 带 的 估量 成 了 纠 想 ， 宁 远 亦 不 能 去 ， 只 得 离开 江 
华 ， 想 到 湘 桂 边 之 桂 东 桂 岭 一 带 工作 (El) ， 得 到 一 个 被 内 在 江 
华 狱 中 的 前 县 长 市 路 达到 了 桂 埠 。 离 江华 时 四 面 八方 打 起 来 ， 我 军 义 
受 了 小 的 挫折 ， 失 去 枪 二 十 余 校 。 

到 桂 岭 后 即 布置 工作 ， 但 该 处 聚 绅 力 量 太 强 ， 强 迫 农民 守住 炮 楼 
不 出 来 ， 如 有 果 桂 系 重兵 来 ， 将 大 不 利于 我 ， 故 计划 又 不 成 ， 乃 决心 继 
续 到 小 北江 。 在 桂 岭 竹 了 四 天 ， 将 部 队 整 顿 了 一 下 ， 缩 编 两 团 。 为 扣 
起 士气 起 见 ， 以 主要 官 长 兼 团 长 ， 他 明 瑞 及 歼 锥 村 两 同志 任 之 ， 两 团 
组 织 比较 完 密 ， 原 来 团 长 宵 任 营 长 ， 营 长 任 连 长 ， 干 部 亦 较 前 充实 ， 
故 战 斗 力 又 恢复 了 一 些 。 

行军 三 天 到 了 连 州 属 之 东 陂 圩 〈 离 连 州 六 十 里 ) 。 当 时 讨论 到 是 
否 攻 连 州 的 问题 ， 认 为 如 末 攻 连 州 ， 束 一 定 要 在 连 州 工作 ， 因 一 攻 连 
州 ， 北 江 即 不 易 通 过 ， 同 时 估量 北江 此 时 还 无 重兵 ， 如 能 迅速 行军 ， 
通过 北江 干 路 是 可 能 的 ， 故 决定 到 北江 湘南 宜 革 一 带 工作 (该 处 过 去 
是 经 过 斗争 的 ， 且 多 险要 山地 ， 锥 村 同志 很 熟悉 ) >» FHTE2ETEF 
( 离 连 州 八 十 里 ) ， 得 报 说 离 此 三 十 里 之 黄 沙 塌 已 有 湘 军 和 于 余人 到 
来 ,名义 上 是 两 团 。 据 智 村 云 ， 该 处 有 一 山 雯 其 险 ， 如 有 千 余 兵力 守 
住 ， 难 通过 。 故 又 决定 去 连 州 一 次 ， 最 少 可 以 解决 一 些 经 济 问 题 。 到 
连 州 后 并 未 决心 攻 城 ， 仅 作 了 小 小 的 等 试 ， 不 到 五 分 钟 伤 死 二 十 余 
人 。 武 内 的 教训 使 我 们 不 能 再 攻 。 在 连 州 因 筹 款 问 题 辟 留 了 儿 天 ， 做 
了 一 点 群众 工作 。 因 为 政信 放火 烧 街 ， 我 们 救火 给 了 城市 民众 甚至 于 


BA DURING ER EE FINE EEEN RER, TIER 
该 团 之 布置 ， 并 退 入 一 好 布置 阵地 之 山地 。 此 时 我 们 计划 仍然 是 要 到 
北江 。 在 山地 驻 三 日 ， 一 面 做 群众 工作 ， 一 面体 恳 兵 力 ， 但 结果 又 得 
报告 说 并 无 天 人 来 ， 故 决定 仍 出 星子 经 黄 沙 坦 到 北江 。 在 星子 方 知 邓 
辉 团 亦 于 是 日 由 星子 出 发 到 连 州 ， 以 致 失掉 了 一 大 机 会 ， 因 为 从 力量 
上 说 来 ， 消 火 该 团 症 有 把 握 的 。 

到 黄 沙 埠 果 有 洲 军 千 余 驻守 ， 但 不 敢 与 我 作战 ， 仅 一 小 接触 即 退 
守 圩 场 ， 我 即 绕 过 圩 场 向 北江 前 进 。 

在 连 州 附近 之 山中 时 并 与 土匪 代表 有 一 度 接洽 ， 原 因 是 我 们 如 采 
不 能 由 大 路 去 北江 ， 必 经 乳 源 大 山 (ER) 和 运动， 接洽 的 目的 是 使 他 
们 不 妨碍 我 们 的 运动 ， 同 时 想 派 人 打 入 进去 做 点 工作 ， 结 采 因 时 短 ， 
土匪 心 多 疑 忌 ， 没 有 收 到 什么 效果 。 

(+) 到 北江 后 至 乐 昌 渡 河 。 

到 北江 后 即 在 宜 章 、 乳 源 交 界 之 梅花 一 市 工作 ， 一 切 布置 均 是 在 
创造 当地 的 苏维埃 政权 ， 发 动土 地 章 命 斗争 并 补充 红军 。 发 动 群众 的 
工作 在 几 天 内 有 相当 的 成 绩 ， 并 即刻 武装 了 几 十 个 农民 (发 枪 六 十 
枝 ) 。 但 不 几 天 即 得 报告 说 ， 邓 辉 一 团 追 来， 我 们 认为 是 大 好 机 会 ， 
仍 决 定 布 置 消 炎 该 部 ， 谁 知 一 经 接触 方 知 侦探 报告 之 识 ， 政 人 有 三 团 
之 众 ， 且 有 两 团 系 由 乐 昌 赶 来 之 生力军 ， 结 果 经 过 五 小 时 的 最 油 烈 的 
作战 ， 我 们 不 能 不 失败 了 。 此 次 作战 的 损失 为 向 来 未 有 ， 重 要 的 干部 
MER (DI)  BESFER, EN RAN FESTEN, SET 
损伤 过 半 ， 真 令 人 痛哭 。 

作战 失败 后 即 退 入 山中 ， 兵 力 疲 极 ， 失 败 情绪 甚 增 ， 伤 官兵 不 下 
二 百 ， 最 难处 置 不 过 此 时 ， 后 经 多 方 设法 才 揭 强 将 伤 兵 官 安置 。 决 定 
速 出 乐 昌 ， 癌 江西 前 进 ， 找 到 甸 区 作 一 相当 时 期 之 休息 。 本 定 拂 晓 渡 
河 ， 因 兵 疲 足 痛 不 能 实现 ， 至 午前 十 时 前 卫 团 才 达到 河 边 ， 本 部 两 时 
后 才 到 。 义 因 前 卫 团 没有 达到 掩护 渡河 的 任务 ， 结 果 政 人 由 乐 昌 、 语 
州 两 处 用 汽车 运 兵 来 ， 致 后 卫 团 仅 过 一 连 。 七 军 从 此 分 散 两 股 ， 我 及 


明 瑞 过 了 河 ， 张 云 逸 同志 未 能 过 河 。 未 过 的 一 团 即 由 他 率领 ， 过 河 的 
一 团 由 明 瑞 同 志 兼 团 长 。 那 边 的 消息 从 此 割断 ， 后 经 多 方 设 法 均 不 得 
达到 联络 目的 。 

在 梅花 时 与 湘南 特 委 会 了 面 ， 他 们 得 到 三 中 全 会 文件 及 中 央 的 紧 
急 通 告 ， 因 作战 天 系 我 仅 看 到 一 个 紧急 通告 。 

我 们 决定 在 梅花 一 带 工 作 是 因为 这 个 地 方 如 果 创 造成 了 一 个 巩固 
的 基础 ， 影 响 酒 粤 均 极 大 ， 因 该 处 离 乐 昌 、 韶 关 、 宜 章 均 近 也 。 


(十 一 ) HREIHENEHRX > 

乐 昌 分 散 后， 我 们 一 团 (五 十 五 团 ) 即 经 仁 化 边界 到 江西 大 庚 属 
之 内 民 ， 当 时 因 不 知 大 庚 情 况 ， 更 不 知 何 处 是 赤 区 ， 故 不 了 敢 冒 险 去 ， 
旋回 肾 义 前 进 ， 佑 量 如 信义 一 市 找 不 到 ， 再 深入 到 遂 川 一 市 总 可 以 找 
到 

到 染 义 后 敌 已 退 ， 知 离 城 二 十 五 里 有 红军 三 十 五 军 的 独立 营 ， 有 
苏维埃 政府 ， 经 三 日 才 联 络 到 ， 并 会 见 闵 南 行 委 之 一 路 行 委 (ER 
南 、 上 、 崇 四 县 工作 ) ， 当 即 决定 在 该 处 工作 。 因 我 们 看 见 过 中 央 的 
紧急 通告 ， 知 道 一 点 痢 的 路 线 ， 故 企图 以 洁 义 为 中 心 创造 巩固 的 苏 维 
埃 政权 ， 深 入 土地 早 俞 ， 同 时 加 紧 创 造 党 的 工作 及 整顿 发 展 红 军 。 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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扰 敌 后 方 的 任务 。 

在 这 样 的 方针 之 下 ， 在 染 义 做 了 二 十 日 许 的 工作 。 因 当地 向 无 沈 
及 群众 的 基础 ， 即 亦 区 也 是 没有 的 ， 加 之 干部 的 缺乏 ， 故 仅 创 造 了 几 
个 区 乡 苏 维 埃 政权 ， 开 始 提出 分 配 土 地 的 问题 ， 故 只 能 说 群众 是 开始 
起 来 ， 但 如 达到 巩固 的 赤色 政权 ， 还 要 一 个 时 期 的 艰 否 工作 。 假 使 没 
有 敌人 重兵 来 犯 ， 这 一 前 途 在 当时 用 我 们 的 工作 方式 是 有 可 能 的 。 

在 敢 军 未 来 前 儿 天 ， 我 们 得 到 了 敌人 准备 来 的 消 轧 ， 但 当时 六 南 
行 委 书 记 及 一 委员 亦 到 ， 讨 论 结果 认为 敌 如 来 ， 群众 基 础 极 注 弱 ， 七 
军力 量 亦 不 厚 ， 很 难 站 住 ， 同 时 信和 让 目 三 十 五 军 去 后 无 武装 掩护 赤 
区 ， 赤 区 逐渐 失败 ， 如 七 军 去 ， 可 以 巩固 当地 赤色 政权 ， 更 易 实现 护 
敌后 方 的 任务 ， 作 用 且 更 大 ， 故 决定 到 信 丰 去 。 但 方 决定 于 次 日 出 
发 ， 笋 人 两 团 及 一 些 民团 已 来 攻 早 义 城 了 ， 因 侦探 不 好 ， 敌 人 到 了 城 
边 才 知 道 ， 故 未 与 作战 即 向 过 塌 退 去 。 我 即 于 此 时 来 中 央 (时 为 三 月 
m) 。 后 知 他 们 是 向 营 前 到 遂 川 界 ， 大 约 可 以 与 独立 师 之 第 四 团 会 
合 。 近 阅 报 载 ， 大 约 他 们 还 是 在 送 川 一 市 。 


我 在 临 行 时 曾 告 他 们 仍 须 设 法 到 信 丰 去 ， 即 使 知 时 不 可 能 ， 不 能 
不 到 兽 川 一 行 ， 也 必须 经 过 一 时 期 到 信 丰 ， 因 到 信 丰 作用 较 大 ， 且 七 
军 不 能 独立 行动 ， 必 须 在 信 丰 这 样 的 地 方 与 群众 会 合 起 来 才能 实现 其 
任务 也 。 

(+2) ENTE» 

由 右 江 出 发 时 有 六 七 干 人 ， 二 千 七 八 百 枪 ， Mater, ER 
三 门 ， 山 炮 二 门 ， 子 弹 平均 约 六 七 十 发 。 到 乐 昌 渡 河 时 还 有 枪 约 千 八 
九 百 枝 (给 了 湘南 特 委 约 二 百 枝 ) ， 迫 击 炮 两 门 ， 机 关 枪 七 手 ， 山 炮 
藏 了 。 在 乐 昌 虽 被 分 散 ， 但 武 洲 无 大 损失 。 五 十 五 团 到 守 义 时 ， 有 枪 
近 八 百 校 ， 巡 击 炮 一 |]， 机 关 枪 五 挺 ， 子 弹 平均 二 十 五 发 ， 机 关 枪 子 
弹 每 挺 不 过 百 发 。 到 案 义 后 ， 曾 交 步 枪 约 八 十 术 给 独立 膏 及 苏维埃 政 
fo 

(十 三 ) 组 织 。 

出 发 前 是 三 个 纵队 ， 出 发 时 编 两 师 (二 十 一 师 留 右 江 不 计 ) ， 每 
师 两 团 ， 取 三 三 制 ， 男 有 一 教导 队 特 务 连 ， 每 团 有 一 特务 连 、 机 关 枪 
连 、 迫 击 炮 连 ， 到 武 四 失败 后 编 三 团 ， 到 桂 岭 又 编 成 两 团 。 

(十 四 ) 党 的 工作 。 

七 军 因 干 部 缺乏 ， 工 作 不 很 好 ， 前 后 发 展 同志 虽 不 少 ， 但 每 次 作 
战 死伤 的 大 半 是 同志 。 还 有 一 很 大 缺点 就 是 士兵 同志 比例 太 少 ， 约 占 
十 分 之 四 ， 因 好 多 士兵 同志 均 陆续 升 作 官 长 也 。 

(十 五 ) 士兵 成 分 。 

出 发 时 还 有 一 些 老 兵 ， 经 过 一 时 期 打 的 打 死 了 ， 逃 的 逃 了 ， 到 现 
EZREADH, 省 十 五 团 不 过 三 二 人 一 目 军 只 五 直下 图 习 有 下 
五 十 八 团 亦 然 ， 但 现在 的 营 连 长 十 之 八 九 害 南 了 教导 队 的 老兵 升任 
的 。 

(十 六 ) 七 军 党 的 组 织 。 

总 指导 机 关 是 前 敌 委 员 会 ， 下 有 师 团 营 委 ， 连 有 文部 ， 每 级 均 有 
士兵 同志 参加 ， 但 极 弱 。 前 委 在 河池 代表 大 会 改选 名 单 为 : 邓 源 、 陈 


ZN KZE (ER) 、 李 谦 (MR) RR (AR A (A 
政 ) 、 许 进 〈 师 政 ) 、 李 朝 纲 (ER) 、 黄 一 平 ( 团 政 ) 。 候 补 为 : 
EN (MR) 、 胡 箱 林 (ER) BR ( 营 政 ) 。 现 在 还 在 军 中 


的 ， 五 十 五 团 方面 有 许 进 、 许 卓 、 李 朝 

纲 ， 在 五 十 八 团 方面 的 仪 云 逸 一 人 。 

我 们 到 崇 义 决定 取消 前 委 ， 仅 组 织 一 团委 ， 我 兼 团委 书记 ， 后 决 
定 组 织 上 受 议 南 特 委 指挥 ， 我 去 后 团委 书记 为 余 惠 同志 ( 团 政治 委 
Eee 


人 
入 一 


= 地 方 尝 的 状况 及 土地 革命 的 工作 

AU: 

右 江 的 指导 机 关 是 右 江 工作 委员 会 ， 共 有 东 兰 、 风 山 、 平 马 、 田 
州 、 思 林 、 回 都 六 个 县 委 及 凑 云 、 百 色 等 处 设 特 文 。 共 有 千 余 党员， 
成 分 上 是 雇 农 、 和 贫农 占 多 数 ， 余 为 中 农 ， 还 有 很 少数 的 富农 及 知识 分 
子 (都 是 比较 老 的 党 员 ) 。 成 分 虽 如 此 ， 但 党 的 中 心 是 在 极 少 数 知识 
分 子 手中 ， 他 们 的 基础 多 是 破产 的 地 主 富农 ， 多 是 民国 十 六 年 斗争 到 
现在 的 ， 故 在 党 的 地 位 上 变 成 了 和 党 的 中 心 。 他 们 不 但 阻止 了 党 和 十 地 
章 命 的 发 展 ， 且 逐渐 新 坚强 化 ， 把 持 了 党 及 政权 、 军 事 的 机 关 。 派 人 
去 改造 ， 他 们 可 以 阻止 你 与 群众 接触 ， 派 去 的 人 实在 太 弱 ， 常 单 把 他 
们 没 办 法 ， 后 来 我 及 肾 人 目 己 下 去 ， 虽 有 相当 成 绩 ， 但 因 干 部 缺乏 ， 
每 呈 找 不 出 一 个 中 心 ， 我 们 又 不 能 党 在 下 面 ， 故 甚 困 难 。 东 兰 的 干部 
比较 好 ， 故 成 绩 亦 较 好 ， 土 地 章 命 比 较 深入 。 

我 们 在 右 江 解决 土地 问题 的 原则 是 “没收 聚 绅 地 主 阶级 土地 ，“ 没 
收 一 切 反 章 命 的 土地 ”。 后 一 口号 主要 是 反 富农 的 作用 ， 因 为 富农 必然 
走 上 反动 的 道路 。 我 们 没有 提出 “平分 一 切 土地 ”的 口号 ， 分 配 的 方式 
古 “ 平 分 ”、“ 共 耕 ”、“ 没 收 聚 绅 地 主 反 章 命 土地 分 给 信 否 农民 ”三 个 办 
法 ， 由 群众 在 乡 苏维埃 大 会 中 目 己 选择 。 但 我 们 指出 ， 虽 然 没 有 提出 
平分 土地 的 口号 ， 结 果 一 定 要 做 到 平分 。 分 配 土 地 是 以 乡 为 单位 。 

东 兰 、 凤 山 分 配 土地 的 结果 ， 共 耕 仅 有 两 乡 ， 多 数 地 方 是 平分 土 
地 ， 还 有 一 些 地 方 是 仅 就 没收 的 土地 来 分 配 。 至 于 其 他 地 方 ， 名 义 上 
古 平分 ， 实 际 上 很 少 地 方 分 ， 处 处 是 富农 新 聚 绅 反 土地 章 命 的 作用 ， 
同时 东 、 凤 等 处 也 发 生 苏 维 埃 将 好 土地 分 配 目 己 及 杀 威 的 事实 ， 故 当 
时 提出 了 重新 分 配 的 口号 ， 我 们 出 发 一 时 期 正 积极 执行 这 一 口号 。 

分 配 土 地 中 有 许多 的 问题 我 们 均 是 个 别 地 解决 ， 一 般 的 问题 大 致 
征 如 此 解决 的 : IF N HARENEREHN, AHRZEHRMAH 


地 的 所 有 者 拿 出 ， 不 足 的 由 富农 拿 出 。 右 江 穷 ， 贫 农 在 耕种 时 多 无 饭 
号 ， 又 无 钱 严 ， 无 力 耕 种 ， 亦 回 富 农 借 出 。 2 红军 兵士 亦 分 配 土 地 ， 
可 以 请 人 耕种 。3 瑶 民 分 配 土地 ， 有 些 瑶 民 不 愿 下 山 ， 则 分 配 山 地 ， 
田地 不 够 时 则 将 山地 分 给 富农 。 4 土地 所 有 权 ， 本 来 照 政 纲 是 交 给 农 
民 ， 但 因 群 众 表示 由 苏维埃 给 以 使 用 证 ， 有 了 和 赁 据 ， 比 较 安 心 些 ， 故 
分 配 土地 后 由 苏维埃 发 给 使 用 证 ， 茜 止 买 卖 。5 . 两 乡 区 呈 之 间 分 配 
土地 之 多 雁 相 差 太 远 时 ， 则 以 移民 办 法 解决 之 。6 森林 特产 祠 符 庙宇 
极 少 ， 没 有 成 什么 严重 问题 。 

对 经 济 政策 ， 小 商人 仍然 继续 膏 业 ， 惟 交通 不 便 ， 故 日 用 品 极 缺 
和 之， 特别 是 盐 ， 苏 维 埃 曾 目 己 设法 买 运 ， 各 乡 区 办 了 合作 社 ， 但 资 
缺乏 ， 故 成 绩 不 好 。 曾 拟 设 一 农业 银行 来 帮助 贫农 ， 没 有 筹 到 丈 。 

对 于 富农 领导 是 右 江 极 严重 的 问题 ， 我 们 一 开始 就 注意 到 ， 可 是 
富农 的 魔力 大 ， 我 们 沈 的 领导 力 弱 ， 故 其 影响 党 能 存在 于 苏区 中 。 有 
些 区 域 的 党 和 苏维埃 对 反 富 农 忆 工 。 有些 区 域 雇 农 、 贫 农 比较 组 织 得 
好 ,但 又 走 到 男 一 极端 ， 无 条 件 地 反 富 农 ， 提 出 了 “没收 富农 财 
产 ”`“ 杀 富民 ”的 口号 ， 结 采 使 中 农 动 播 ， 实 际 上 大助 了 富农 。 我 们 是 
注意 了 纠正 这 一 错误 。 

右 江 的 最 高 政权 机 关 征 右 江 苏维埃 政府 ， 各 县 区 乡 均 成 立 苏 府 。 
苏维埃 中 ， 富 农 被 刊 季 了 选举 权 与 被 选举 权 ， 但 实质 上 他 们 仍然 在 领 
导 地 位 ， 因 为 富农 不 一 定 在 苏维埃 政府 中 当 委 员 ， 在 外 面 一 样 可 以 在 
许多 实际 问题 上 来 阻碍 土地 讲 命 ， 实 现 其 领导 作用 ， 再 加 上 政府 中 
的 “ 老 ” 营 员 府 化、 新 聚 绅 化 ， 使 群众 对 苏维埃 不 满 。 前 委 为 此 曾 公 开 
开除 右 苏 主席 雷 经 天 的 党 籍 。 和 党 发 宣言 指出 过 去 苏维埃 的 错误 ， 准 备 
开 全 右 江 代表 大 会 改造 之 ， 同 时 号 召 全 体 民众 参加 监督 苏维埃 工作 。 
各 级 苏维埃 应 经 党 开 群 众 大 会 、 代 表 大 会 ， 报 告 目 己 的 工作 ， 并 指出 
一 定 要 在 “重新 分 配 土地 ”的 口号 之 下 来 改造 苏维埃 ， 当 选 的 一 定 要 是 
能 坚决 执行 此 口号 的 分 子 。 一 直到 最 后 我 们 出 发 时 还 是 这 一 方针 。 


右 江 的 武装 很 多 ， 可 以 集合 起 来 的 不 下 三 千 ， 好 坏 各 半 ， 各 只 均 
有 赤 卫 军 的 组 织 。 我 们 出 发 时 决定 将 这 些 武 狠 集合 起 来 ， 与 留 下 的 红 
军 编 成 二 十 一 师 ， 作 为 发 展 一 军 之 基础 ， 不 过 这 也 是 一 个 很 艰 藻 的 工 
作 。 示 卫 军 的 成 分 多 是 贫 雇 农 ， 富 农 没 有 ， 但 领导 的 还 有 不 少 新 察 绅 
化 的 老 党 员 ， 私 有 武装 的 观念 非常 浓厚 。 

我 们 离开 右 江 时 的 工作 布置 是 加 紧 土 地 间 命 工作 ， 扩 大 红军 ， 以 
东 、 凤 为 中 心 ， 用 游击 战术 向 都 安 推进 。 

右 江 工作 的 主要 困难 是 干部 太 弱 ， 找 不 出 一 个 胜任 的 县 委 书 记 ， 
亦 没 有 一 个 比较 好 点 的 中 心 ， 故 工作 推动 甚 难 。 对 干部 的 训练 ， 我 们 
注意 到 的 ， 除 了 实际 工作 的 指导 外 ， 不 断 地 办 训练 班 ， 参 加 的 多 半 是 
贫 雇 农 ， 但 成 绩 甚 少 〈 讲 的 课目 均 是 解决 实际 问题 的 办 法 ) 。 


(二 ) 沿途 。 

沿途 没有 党 的 组 织 及 群众 组 织 ， 仅 在 连 州 有 几 个 湘南 失败 逃亡 的 
同志 组 织 了 一 个 支部 ， 但 无 工作 。 由 连 州 到 梅花 一 带 ， 有 很 多 湘南 逃 
亡 的 同志 未 组 织 起 来 。 到 梅花 后 ， 有 一 个 湘南 驻 粤 工作 委员 会 ， 后 改 
湘南 特 委 ， 该 处 亦 无 群众 组 织 ， 宜 章 一 带 也 没有 东西 ， 乐 昌 、 仁 化 一 
带 也 没有 ， 直 至 崇 义 后 才 找 到 一 点 党 和 群众 的 组 织 。 

一 路 群众 ， 穷 苦 的 对 红军 感觉 是 好 ， 不 满 豪 绅 、 民 团 、 县 政府 、 
国民 党 ， 亦 能 对 我 们 宣传 表示 接受 ， 但 发 动 斗争 不 是 几 天 的 事 ， 群 众 
还 是 害怕 。 至 于 肾 绅 地 主 ， 闻 我 军人 到 早已 跑 光 了 ， 有 些 城市 的 商人 都 
走光 ， 故 一 路 解决 经 济 问题 都 很 难 ， 仅 在 怀远 、 全 州 、 连 州 三 处 筹 了 
点 款 ， 都 是 分 配给 大 商店 负担 。 

| 

崇 义 原来 也 没有 东西 ， 有 些 同 志 没 有 很 好 的 组 织 ， 支 部 很 少 开 
会 ， 没 有 经 党 工作 ， 天 天 在 那里 叫 骏 动 ， 或 者 是 同志 拿 暴 动 两 字 来 要 
求 党 给 暴动 费 ， 或 者 是 几 个 同志 做 一 点 土匪 式 的 抢 动 就 算 暴 动 ， 没 有 
丝毫 注意 去 创造 群众 的 基础 。 去 年 砍 大 广 一 融 的 铝 矿 工人 数 千 ， 我 们 
仅 有 相当 影响 ， 赤 色 工 会 未 组 织 起 来 ， 附 近 农 民 未 发 动 起 来 ， 一 路 行 
委 即 决定 来 一 个 暴动 ， 结 果 还 是 没有 暴动 起 来 。 我 们 到 后 才 纠正 这 一 
错误 观念 ， 要 他 们 很 艰 吾 地 去 创造 群众 基础 ， 创 造 党 的 组 织 。 当 地 和 党 
的 同志 没有 统计 ， 成 分 多 流 谍 分 子 ， 因 为 斗争 没有 起 来 ， 地 方 干部 更 
是 缺乏 ， 我 们 到 后 完全 由 军 中 党 来 做 ， 同 时 办 训练 班 ， 企 图 训练 一 些 
干部 出 来 ， 但 因 到 的 成 

分 不 很 好 ， 收 效 亦 不 大 。 

群众 的 基础 昌 有 两 个 乡 苏维埃 ， 但 是 挂名 的 ， 且 是 新 成 立 的 ， 到 
后 即 动员 全 军 以 一 连 一 营 为 单位 分 散 游击 ， 经 常 给 以 工作 方式 的 指 
导 ， 结 果 经 过 二 十 余 日 的 工夫 做 了 相当 成 绩 ， 创 造 了 三 个 区 苏维埃 ， 


几 个 乡 苏维埃 ， 找 出 贫 兰 农民 到 苏维埃 工作 ， 组 织 赤 卫 队 、 雇 农工 
会 、 贫 民 农 团 等 组 织 ， 群 众 情绪 还 好 。 但 有 一 广 重 问题 ， 束 是 流 卢 意 
识 的 影响 ， 我 们 已 注意 到 从 发 动 尖 锐 的 斗争 中 来 消灭 流 谍 意识 。 经 过 
这 样 工作 之 后 ， 莞 、 和 苏维埃 略 有 发 展 和 改造 ， 惜 为 时 不 信 方 进 到 分 配 
土地 时 ( 亲 南 当时 口号 是 彻底 平分 土地 ) , BURT, KREERK 
工作 只 能 说 有 点 影响 ， 说 不 上 创造 了 什么 基础 。 

(四 ) 富田 事变 对 议 南 的 影响 。 

这 件 事 我 们 到 闭 南 才 知 道 ， 得 到 的 事实 是 如 此 : 过 去 总 前 委 与 省 
行 委 同 来 有 冲突 ， 如 对 军 立 混战 的 分 析 ，3 引 敌 深入 的 战术 ， 开 除 刘 士 
奇 等 问题 ， 省 行 委 党 召 总 前 委 是 右倾 ， 总 前 委 前 指 省 行 妥 中 有 A B 团 
的 作用 ， 故 有 富田 事件 之 爆发 。 爆 发 的 经 过 是 总 前 委派 一 团 长 率 一 连 
将 省 行 委 、 省 苏维埃 负责 人 通通 捕 去 ， 后 二 十 军 一 团 长 即 率 一 营 去 救 
回 ， 并 杀 死 该 团 长 。 省 行 委 负 责 人 回 后 即 公开 反 毛 ， 当 时 有 一 中 央 巡 
视 员 曾 批评 他 们 不 对 。 此 事 传 到 闭 南 后 ， 当 时 愤 南 行 委 即 在 信 丰 开 群 
众 大 会 反 毛 。 三 十 五 军 军 委 得 知 此 事 ， 指 出 闽南 行 妥 之 错误 ， 并 将 负 
责 人 (三 人 ) 扣留 ， 后 改 随军 行动 ， 停 止 活动 ， 并 改组 闽南 临时 行 
委 。 此 事 发 生 后 ， 一 般 同志 特别 是 干部 非常 娩 惰 ， 人 人 目 危 以 致 不 敢 
开口 ， 特 别 不 敢 批 评 总 前 委 。 闭 南 临 时 行 委 对 此 问题 的 处 置 是 在 中 央 
未 解决 此 问题 前 ， 与 总 前 委 、 省 行 委 均 断 绝 关 系 。 我 到 后 与 他 们 讨论 
到 此 问题 ， 批 评 他 们 这 种 脱离 组 织 的 解决 办 法 不 对 ， 仍 须 与 两 方 发 生 
国有 组 织 关 系 ， 但 声明 富田 事件 候 中 央 解 决 ， 目 前 坚决 按照 中 央 紧 急 
通告 的 国际 路 线 (我 只 看 到 一 个 紧急 通告 ) 来 布置 车 南 工 作 ， 哪 方面 
的 指导 合乎 国际 路 线束 服从 哪 边 的 指导 。 他 们 同意 了 这 个 意见 ， 写 信 
与 双方 面 发 生 关 系 ， 同 时 指出 省 行 妥 、 凌 南 行 委 之 三 重 错误 。 我 对 总 
前 委 之 反 A B 团 的 方式 亦 觉 有 超越 组 织 的 错误 ， 这 种 方法 事实 上 引起 
了 和 党 的 恕 怖 现象 ， 同 志 不 敢 说 话 ， 另 一 方面 是 可 以 助长 AB 团 的 发 
展 ， 如 著 南 曾 发 生 过 A B 团 的 分 子 抓 住 尝 来 枪 颖 忠实 同志 的 事实 ， 且 
在 党 内 伙 怖 之 际 给 了 A B 团 活动 以 大 好 机 会 。 但 同时 我 同 他 们 说 明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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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紧急 的 处 置 不 能 用 且 必 要 用 。 

族 南 指导 机 关 的 同志 能 力 甚 毗 ， 需 要 派 一 人 去 作 

中 心 ， 才 能 将 疾 南 工作 创造 起 来 。 


四 个 人 的 回忆 

我 们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工作 中 有 很 多 的 错误 ， 据 我 现在 的 回忆 感觉 到 
主要 的 有 : 

(一 ) 过 去 七 军 的 中 心 错误 是 处 处 以 军事 为 中 心 来 决定 一 切 问 
题 ， 不 是 以 群众 为 中 心 来 决定 一 切 问 题 的 错误 路 线 ， 结 采 币 各 是 处 在 
被 动 地 位 。 在 右 江 时 攻 演 军 之 役 ， 攻 武 由 之 役 ， 攻 连 州 之 役 ， 均 是 这 
样 的 错误 。 没 有 以 发 动 群众 为 中 心 (不 一 定 占领 城市 ) 而 是 以 军事 为 
中 心 。 因 为 有 了 这 样 的 中 心 错误 ， 吏 不 能 不 一 路 处 在 被 动 地 位 ， 到 处 
站 不 住 脚 ， 一 直 跑 到 闭 南 。 至 于 沿途 是 不 是 注意 发 动 群众 呢 ? 是 注意 
了 ， 但 因 有 这 一 中 心 错 误 ， 实 际 上 十 忽 略 了 群众 的 工作 。 

(二 ) 是 不 是 应 该 离开 右 江 呢 ? 离开 右 江 是 否 反 对 了 巩固 苏区 的 
路 线 呢 ? 我 以 为 不 是 的 ， 应 该 离开 右 江 ， 因 七 军 留 在 右 江 的 作用 太 
小 ， 且 留 右 江 给 养 等 等 都 发 生 困 难 ， 并 且 我 认为 七 军 的 错误 还 是 在 出 
来 太 迟 了 。 同 时 七 军 到 江西 也 是 对 的 ， 因 为 在 武 四 失败 后 ， 在 环境 及 
本 和 喘 的 估量 上 ， 须 要 到 江西 与 苏区 发 生 一 时 期 的 联系 ， 以 休养 补充 ， 
当时 七 军 太 残破 、 太 疲劳 了 ， 不 过 由 右 江 到 江西 ， 应 该 一 路 执行 正确 
的 发 动 群众 的 路 线 ， 而 不 是 一 直 跑 到 江西 。 对 于 在 北江 发 动 群众 ， 创 
造 一 个 巩固 苏维埃 区 域 ， 我 认为 这 一 决定 是 不 正确 的 ， 梅 化 一 市 对 湘 
粤 影 响 固 大 ， 正 因为 如 此 ， 敌 人 之 注意 力 亦 大 ， 敌 必 不 惜 一 切 来 进 
N, 在 七 军 本 映 力量 及 群 

众 未 起 来 之 际 是 无 法 占 住 的 。 当 时 七 军 的 需要 实在 应 迅速 到 江 
西 ， 采 如 此 也 不 会 有 梅花 之 损失 了 ， 因 梅花 之 役 在 该 地 工作 的 决定 之 
下 不 能 不 打 的 ， 国 然 侦察 不 好 也 是 一 个 失败 的 原因 。 

(三 ) 集中 攻坚 的 错误 ， 七 军 是 深刻 地 感觉 到 了 。 几 次 的 攻坚 都 
征 我 们 失败 ， 回 柳州 、 桂 林 、 广 州 进攻 更 成 了 “ 左 ” 的 空谈 ， 过 去 的 事 
实 是 证 明了 。 


(四 ) 过 去 七 军 历 史上 向 来 有 轻视 敌人 的 观念 ， 因 之 屡次 上 当 不 
小 。 隆 安 、 长 安 、 武 内、 梅花 作战 都 症 犯 了 这 个 错误 。 

(五 ) 七 军 本 是 和 平 转变 来 的 ， 转 变 后 的 改造 工作 非常 不 够 ， 致 
有 三 次 叛变 事实 之 发 生 ， 都 是 上 昌 的 基础 “包括 兵 油 子 ) 没有 肃清 的 结 
果 。 先 及 政治 工作 仍 有 很 多 缺点 ， 莞 的 领导 仍 是 注 弱 ， 不 能 在 紧急 关 
头 打破 官兵 的 失败 情绪 。 这 固然 干部 太 缺 乏 是 一 原因 ， 但 工作 方式 不 
够 更 是 主要 原因 ， 当 然 还 有 了 七 军 路 线 之 错误 所 形成 的 困难 之 反映 。 

(六 ) 右 江 的 错误 是 富农 的 路 线 ， 以 致 土地 革命 没有 深入 。 固 然 
当时 是 加 紧 了 反 富 农 的 工作 ， 但 工作 方式 错误 ， 没 有 动员 全 军 的 党 去 
进行 这 一 斗争 ， 结 采 工 作 推 动 不 来 ， 仍 然 成 就 了 是 农 的 路 线 。 

(七 ) 八 军 的 失败 是 机 会 主义 的 错误 ， 但 同时 我 认为 当时 八 军 应 
该 早 坚决 地 向 右 江 推进 。 固 然 龙 州 对 外 影响 很 大 ， 但 是 一 个 保守 不 住 
的 地 方 。 

( 八 ) 侦探 工作 太 差 ， 好几 次 都 吃 了 这 个 亏 。 

( 九 ) 敌 军士 兵 运 动 做 得 太 少 ， 特 别 是 对 桂 系 军 中 的 兵 运 ， 是 一 
很 大 的 错误 。 

(十 广 叱 军 定 坚决 地 雪人 和 休 了 这 三 牙 缴 他 了 不 少 界 于 犯 了 不 消 
错误 ， 但 是 假使 六 月 十 一 日 政治 局 决议 达 不 到 七 军 ， 是 否 我 们 可 以 避 
免 立 三 路 线 的 错误 呢 ? 我 认为 是 不 会 的 ， 因 为 七 军 的 基础 是 ， 一 部 分 
古 转 变 过 来 的 旧 军 队 ， 一 部 分 古 斗 争 未 深入 的 农民 ， 这 便 古 便利 于 立 
三 路 线 发 展 之 基础 ， 过 去 攻 南 宁 正 是 犯 了 这 一 错误 〈 立 三 路 线 并 未 到 
七 军 ) ， 并 且 我 们 未 得 到 六 月 十 一 日 的 决议 即 已 决定 向 中 心 区 域 发 
展 。 我 相信 即使 立 三 路 线 没有 传达 到 七 军 来 ， 七 军 一 路 仍 是 会 犯 不 以 
群众 为 中 心 而 以 军事 为 中 心 的 错误 ， 这 仍然 是 走 到 了 立 三 的 路 线 ， 这 
也 是 我 感觉 到 的 。 

(十 一 ) 以 上 是 我 个 人 感觉 到 的 主要 错误 。(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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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红旗 飘 过 左右 江 \10) 


2 

在 江西 根据 地 ， 王 明 路 线 夺 了 和 毛 主席 对 红军 、 对 苏区 的 领导 权 ， 
反对 什么 邓 毛 谢 古 路 线 。 我 算 一 个 头头 ， 叫 “ 毛 派 头头 ”。 

我 们 在 瑞金 工作 的 时 候 ， 搞 土地 革命 ， 制 定 分 地 的 政策 。 有 人 说 
小 孩子 不 应 该 分 地 ， 我 就 对 他 们 讲 ， 四 川 俗话 说 ， 三 岁 小 子 ， 吃 死 老 
子 ! 小 孩子 吃 得 也 少 川 ， 因 此 也 应 该 分 地 。 后 来 他 们 接受 了 我 的 意 
见 。Q) 

在 江西 根据 地 ， 王 明 路 线 夺 了 毛 主席 对 红军 、 对 苏区 的 领导 权 ， 
还 反对 什么 邓 毛 谢 古 路 线 。 我 算 一 个 头头 ， 叫 “ 毛 派头 头 ”。 这 件 事 一 
般 人 不 大 知道 。 我 能 在 被 打倒 后 的 极其 困难 的 情况 下 坚持 下 来 ， 没 有 
什么 秘诀 ， 因 为 我 是 共产 主义 者 ， 也 是 乐观 主义 者 。J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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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长征 路 上 “ 跟 到 走 ”。 

问 : “长 征 的 时 候 你 都 干 了 些 什么 工作 ? ”邓小平 答 :“ 跟 到 
走 ! ”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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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: 

邓小平 同 毛 毛 等 谈 长 征 时 的 经 历 

父亲 告诉 过 我 们 ， 他 那 时 编 《 红 星 》 报 ， 手 下 只 有 几 个 人 ， 很 长 
时 间 只 有 两 个 人 ， 所 以 从 选 稿 、 编 辑 、 印 刷 到 各 种 新 闻 、 文 章 的 撰 
写 ， 都 要 他 自己 亲 力 杀 为 ， 那 些 手写 的 标题 ， 是 他 写 下 后 ， 由 别 的 同 
志 在 木 头 上 刻下 字模 ， 再 印 到 报纸 上 去 的 。 父 亲 说 ，《 红 星 》 报 许 许 
多 多 没有 署名 的 消息 、 新 闻 、 报 道 乃 至 许 许 多 多 重要 文章 、 社 论 ， 都 


出 自 他 的 笔下 。 我 曾经 把 中 央 档 案 馆 汇集 的 《红星 》 报 册 拿 给 他 看 ， 
请 他 辨认 哪些 文章 是 他 写 的 ， 他 一 挥手 ， 说 :“ 多 着 呢 ! 谁 还 分 得 清 
BE?” 

遵义 会 议 后 ， 父 亲 随 部 队 四 渡 赤 水 ， 再 渡 乌 江 。 

有 一 次 ， 父 亲 对 我 说 ， 那 种 和 敌 军 忽 圈子 、 打 奇 克 的 运动 战 方 
式 ， 好 比 “ 猫 捉 老鼠 、 老 鼠 捉 猫 ”! 

父亲 的 意思 是 说 ， 强 大 的 敌 军 欲 " 捉 ? 红 军 ， 不 想 却 被 红军 引得 昏 
头 转向 地 团团 打转 ， 结 果 反倒 被 红军 一 再 重创 。 大 猫 想 捉 小 老鼠 ， 反 
倒 被 小 老鼠 着 实地 捉弄 了 一 番 ! 

在 概 功 ， 一 、 四 方面 军 会师 后 ， 父 亲 遇 到 了 与 他 一 起 在 法 国 勤 工 
俭 学 和 从 事 革命 活动 的 传 钟 。 他 们 两 个 人 一 起 在 法 国 ， 又 一 起 在 苏联 
学 习 ， 交 情 可 不 算 浅 。 四 方面 军 从 川 陕 根据 地 出 来 ， 兵 强 马 壮 ， 实 力 
雄厚 。 传 钟 那 时 候 在 四 方面 军 任 政治 部 主任 ， 颇 有 点 权 ， 他 看 见 他 的 
老 战友 的 马 死 了 ， 便 立即 慷慨 解 赛 。 

父亲 说 : “过 雪山 后 健 钟 送 了 我 三 件 宝 ， 一 匹 马 ， 一 件 狐 皮 大 衣 ， 
一 包 和 牛肉 干 。 这 三 样 东 西 可 真是 顶 了 大 事 呀 ! ” 

父亲 说 ， 直 罗 镇 战役 打响 了 以 后 ， 他 和 罗荣桓 等 人 在 一 个 山头 
上 “观战 "， 突 遭 敌 人 一 股 部 队 来 袭 。 敌 人 火力 密集 ， 十 分 危急 。 他 身 
上 穿 的 那 件 传 钟 送 给 他 的 狐 皮 大 衣 ， 给 子弹 打 了 好 几 个 洞 ， 万 幸 的 是 
人 没有 负伤 。 正 在 危急 之 时 ， 原 红 七 军 的 一 个 连 冲 了 上 来 , 解 了 围 。 

父亲 常 说 ， 他 做 地 下 工作 没有 被 捕 过 ， 打 了 几 十 年 的 仗 没有 负 过 
伤 ， 很 不 容易 。Q) 

毛毛 《我 的 父亲 邓小平 》 上 卷 , 第 3 26、354、357 一 
358、367 页 。 


